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5號

原      告  通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范振修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被      告  范榮昌  

訴訟代理人  蔡岳龍律師

            黃立心律師

            郭桓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於民國113年9

月24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於台東縣○○鎮○○段0000○0000地號土地移

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經查，原告(於民國78年5月18日設立)在提起本案訴訟時之

法定代理人為法人股東即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3

年12月11日所設立，下稱真真堂公司），有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料附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22頁可參，真真

堂公司並於原告起訴後，於113年3月26日具狀指定代表人丙

○○（丙○○為後述系爭土地標購並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原告

之董事長，參院卷一第107頁至第109頁，後並任真真堂之董

事長，並由真真堂公司擔任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下簡稱

丙○○為原告指定法代）代表原告執行職務及出具委任訴訟

代理人之委任狀部分，有該書狀附本院卷第71頁至第77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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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聲明原係請求被

告應將坐落於重劃前台東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該土地再經重劃而分割成同段1310、1320地號土

地，面積各為808.08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為1,

355.52平方公尺)、173-1地號土地(下稱鄰地， 該土地再經

重劃而分割成同段1311、1319地號土地，面積各為370.34平

方公尺、318.71平方公尺，合計為689.05平方公尺，與系爭

土地面積合計為2,044.57平方公尺)，均移轉所有權登記予

原告，後於113年4月19日提出書狀變更聲明之請求，表示僅

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不再請求鄰地部分，有

該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陳報狀附本院卷一第125頁至第128

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乃係減縮請求事項，並非訴之變

更，揆諸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部分：

  ㈠緣原告公司因於99年2月2日及100年2月24日，有意標購台灣

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汽公司，已於100年7月11日

解散)名下所有系爭土地及鄰地，但為日後土地組織重劃會

後，辦理重劃表決時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在登記人數上之優

勢，除以原告名義參與鄰地之標售外，另借用被告之名義參

與系爭土地之公開標售，並於標得後，於100年5月2日借用

被告之名義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且由原告保管系爭

土地之所有權狀，再於000年0月間將鄰地所有權應有部分7/

8分別移轉登記至原告當時之董事長丙○○之其他兄弟、兄

弟配偶及承辦標購、重劃業務之承辦人員甲○○共計7人名

下，使每人取得所有權應有有部分1/8，以增加所有權人之

登記人數。另就系爭土地之標售金新臺幣（下同）1,618萬

元部分，原告即委請甲○○先代墊其中之押標金50萬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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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告以訴外人范揚登簽發之支票支付第一期款320萬元，

及使用之前以被告名義向上海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上海商銀）申設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詳細帳號

詳卷，下稱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匯款處理標售金尾款1,248

萬元付款事宜，而完成系爭土地標售金之支付。原告嗣並將

系爭土地委託九宜工程顧問公司辦理重劃業務。是系爭土地

取得之資金確由原告支付，標售事宜亦由原告負擔處理，標

得系爭土地而登記在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狀亦由原告保管，且

由原告實際使用系爭土地委由他人辦理重劃事務，足認兩造

確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始為系爭土地之真正

所有權人，被告僅為借名登記契約之出名人。

  ㈡詎被告明知其僅為系爭土地之出名登記人，並非真正所有權

人，亦明知系爭土地權狀係由原告保管中，並無遺失等情

事，卻向台東縣台東地政事務所謊稱土地權狀已遺失而補發

新權狀，並據以與其子范書瑋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不法

犯意聯絡，而於108年11間20日向台東縣台東地政事務申請

就系爭土地為預告登記，並於108年12月25日登記由訴外人

范書瑋成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下稱系爭預告登記)，被告則

為義務人，預告登記內容為「茲為保全該標的物權利之移

轉，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請求權人前不得移轉予他人」

(下稱系爭預告登記)，被告上開申請補發土地新權狀部分，

並已經原告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在案。

  ㈢被告上開補發權狀並為預告登記之行為，顯已嚴重妨礙原告

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之自由，並動搖兩造就系爭土地

借用被告名義登記之原有信任基礎，為此，原告爰類推適用

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以本案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兩

造間之借名登記契約，並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依民

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移轉所有

權登記予原告。

　㈣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訴訟

費用由被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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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部分：

　㈠緣被告所屬之范氏家族企業泛稱「通德貨運公司」，內部習

稱「通德」公司，原係由先袓范阿瓠所創立，范阿瓠並生育

七子，長子於50年間即已分家不參與家族事業，嗣范阿瓠於

54年間死亡，當時六子范高橋、七子范金銅(之後與范吳雙

妹結婚)尚未成年，乃推由二子范振湘擔任家族企業當家

者，對外代表家族事業及重大事務決策，三房范金墩(配偶

為乙○○○，子女為范榮煌、范靜枝與被告，被告之配偶為

丁彩勤，生有子女范書瑋及范僑芸、范僑芯)則從事家族企

業中關於起重、貨運及進出口貿易業務。四房丙○○(配偶

為許富珠，子女為范文德與范琴)原為警察，後回至家族企

業協助范振湘擔任管理工作。五房范金清(配偶為范蕭英妹)

則負責家族企業中貨運業務及基礎工程營造，更曾至柬埔寨

發展事業，是范氏家族企業即由二、三、四、五房為主要經

營者，後並於70年間收購經營不良之「皇宮客運股份有限公

司」，且將之改名為中壢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壢

客運公司），納為家族事業版圖中，故總計范氏家族企業主

要是包括原告通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客運公司、通得

汽車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通通汽車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

司及通德大汽車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等。後因二房范振湘

於95年間因腦溢血死亡後，眾人即推舉四房丙○○繼續擔任

家族企業之當家者，對外代表家族企業，嗣後二房之後人即

退出家族企業之運作，並已分家。

　㈡再前因二房范振湘之提議，家族眾人於數10年前即有將印鑑

章交出，由家族企業統一保管之慣行，後並均向上海商銀申

設銀行帳戶，且將申設取得之帳戶存摺交由家族企業統一保

管，被告本人亦有申設被告上海商銀帳戶，並與印鑑章共同

將之交由家族企業保管。是范氏家族企業統一保管家族眾人

之印鑑章及銀行存摺，及代理家族眾人處理日常庶務、所得

稅之申報及支付工作。

　㈢又被告否認系爭土地係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原告應就該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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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登記契約之存在，及兩造係於何時、何地由何人以何方式

達成如何之合意部分負舉證之責。系爭土地實係范氏家族三

至七房之長輩經討論後，認為三房中，被告對於家族企業貢

獻甚鉅，但未獲得對補償報酬，故以家族企業之資金於99年

間物色而購入系爭土地，並登記在被告名下以為補貼，原告

指定法代丙○○並曾於107年10月17日至被告父母住處，親

口表示系爭土地就是要贈與被告所有，並非借名登記，在場

之被告姐姐范靜枝對此還因己身未因此分得財產而心生不

滿，被告之母親乙○○○並於翌日將此段話語以電話轉述被

告，范靜枝則於數日後以電話聯繫被告所經營公司之會計人

員曾咏玲抱怨丙○○上開對話，可見原告借名登記之主張顯

與事實不符。

　㈣至原告雖稱為取得土地重劃時表決上之優勢，始將系爭土地

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然台汽公司在標售土地時，除系爭土

地外，尚包括鄰地在內，若原告欲使原告可取得表決上之優

勢，自應將登記在被告名下之系爭土地全部或其中部分，再

移轉登記予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始為合理，怎會反將已登記在

原告名下之鄰地，移轉登記給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僅留對鄰

地應有部分1/8之權利，此顯不合理。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參諸兩造上開陳述，可知本案爭點即為：㈠兩

造間是否有就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部分，成立借名登記

契約？㈡原告之訴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有就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部分，成立借名登記

契約？

　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

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

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

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

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

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是借名人有將該財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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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移轉予出名人之意思表示，出名人亦有同意該財產所有權

移轉於己之意思表示，並依法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手續者，

出名人即取得該財產之所有權，僅出名人基於其與借名人間

之內部關係（即借名登記契約），對於借名人負契約約定之

義務，及於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時，負將借名登記之物返還予

借名人之給付義務」、「借名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

自己之財產置於他方名下，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收益、

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之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

間借名契約之約定，通常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

產之權利，借名人始為真正所有人或權利人」(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663號裁判意旨參

照）。

　⒉又按借名登記契約，須出名者與借名者間有借名登記之意思

表示合致，始能成立。然意思表示是否合致，所探求者為客

觀上得認知之意思，法院應綜合締約過程顯現於外之事實，

斟酌交易習慣，本於推理之作用，依誠信原則合理認定之

（112年度台上字第186號民事判決）。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

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

舉證之責任，惟此特別要件之具備，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

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

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

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參照）。再原告

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就所抗辯之事

實，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如被告就

此利己之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應為其不利益之裁判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6號判決參照）。原告既主

張系爭土地係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兩造成立借名登記契

約，但未簽立書面等語，惟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即應

就兩造確已達成借名登記契約意思表示合致部分負舉證之

責。

　⒊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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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

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無論直接

證據或間接證據，當事人為民事訴訟上之舉證證明，如已達

證據能證明事實存在之可能性大於不存在之可能性之優勢證

據程度時，應認其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而

他造訴訟當事人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他造

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反證之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

配之原則。在借名登記關係爭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

面契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

理使用收益等已證明之客觀情形推論之。再借名登記之當

事人通常約定由借名人執有管理地政事務所發給之不動產所

有權狀，使借名之不動產不致遭出名人擅自處分，以保障借

名人之自身權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111年

度台上字第133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74號判決可資參

照）。在借名登記關係爭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契

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用

收益等已證明之客觀情形推論之，惟此僅係證明方法之一，

非謂有該客觀事實存在，即謂當然存有借名登記關係（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參照）。亦即，不動產登記

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

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

決可參）。是以，原告雖主張兩造無簽立書面借名登記契

約，然原告非不得以其他間接證明加以證明借名登記契約之

存在。故查：　

　⑴系爭土地及鄰地，原均為台汽公司所有並欲出售，後以被告

之名義及1,618萬元標得系爭土地，並於100年5月2日登記在

被告名下，另以原告之名義及3,130萬元標得鄰地，並於100

年5月2日登記在原告名下，再於100年6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

登記在原告(當時之董事長為四房丙○○)、訴外人范金墩

(三房)、范高橋(六房)、乙○○○(三房配偶)、許富珠(四

房配偶)、范蕭英妹(五房配偶)、范吳雙妹(七房配偶)、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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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標購及重劃事務之承辦人，詳如後述）等8

人名下【以上所稱三至七房，係以范阿瓠所生子之次序別代

稱之】，每人應有部分比例各為1/8。嗣系爭土地、鄰地及

週遭土地經重劃後，系爭土地即分為1310地號、1320地號土

地(面積各為808.08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為1,3

55.52平方公尺)，並於105年3月14日以土地重劃為原因繼續

登記在被告名下；至鄰地經重劃後，亦於同日分為1311、13

19地號土地(面積各為370.34平方公尺、318.71平方公尺，

合計為689.05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合計面積為2,044.57平

方公尺)，亦以土地重劃為原因繼續登記在原告、訴外人范

金墩、范高橋、乙○○○、許富珠、范蕭英妹、范吳雙妹、

甲○○等8人名下等情，有系爭土地及鄰地之登記謄本、異

動索引資料、台汽公司開標紀錄等資料，附本院卷一第27頁

至第32頁、第95頁至第124頁、第135頁至第151頁、第243頁

至第265頁、第315頁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⑵再被告上海商銀帳戶確以被告之名義向上海商銀所申設，申

設後迄今，均非由被告保管使用，該帳戶內之存款部分亦非

被告所有等，為被告所不爭執，被告於訴外人范琴被訴偽造

文書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114號刑案案件中（范琴於該案

中已經判決無罪，現上訴審理中），亦證稱其並不清楚被告

上海商銀帳戶，其只知道有此帳號，關於該帳戶之存摺及印

章均在通得公司(依被告於本案答辯狀所述，此乃指范氏家

族企業之總稱)，其對該帳戶並沒有實質控制力(參本院卷一

第350頁、第351頁、第366頁)，是可認該帳戶雖以被告名義

所申請，然其並非該帳戶之實質使用人。而關於系爭土地之

標售金，原告主張係先由訴外人甲○○先代墊其中之押標金

50萬元，再由原告當時之董事長丙○○以其個人帳戶匯款歸

還甲○○。另由原告以訴外人范揚登所簽發票面金額為320

萬之支票支付第一期款項，再以被告無實質支配之被告上海

商銀帳戶匯款支付剩餘尾款1,248萬元，而完成系爭土地標

售金之支付，另關於標購系爭土地所支出之印花稅、土地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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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登記規費，及後續系爭土地之地價稅等亦由原告所支出等

語，而被告亦自承其確未就系爭土地支付過任何款項，並有

原告所提出之匯款申請書、支票、存摺明細、印花稅大額憑

證應納稅額繳款書、地政事務所統一收據、地價稅繳款書等

資料附本院卷一第35頁至第39頁、第129頁、第333頁至第33

7頁可參。是以，依上所述，可知被告並未就系土地之標售被告並未就系土地之標售

部分支付過任何標售金或與移轉所有權登記有關之稅費。部分支付過任何標售金或與移轉所有權登記有關之稅費。　

　⑶又被告並不否認在向台汽公司標購系爭土地時，其未曾參

與，而參以原告所提出之原證十五關於【台汽公司通知被告

召開研商「變更成功都市計劃（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

明細表編號六（變更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案，自辦市地重劃相關事宜會議紀錄】（參院卷第

327頁至第331頁），其上確實記載列席人員「丁○○」部分

由丙○○所代理出席等情，而關於丁○○之聯絡人，亦係記

載為「甲○○」，被告雖爭執該證物形式上之真正，然被告

並未否認甲○○係負責處理關於系爭土地與鄰地標購、重劃

事宜之人，而甲○○復已到庭證稱：「系爭土地之前為台汽

公司所有，是原告去標售這塊土地，在投標單上載明是由被

告投標，我當時有在投標現場，大部分的投標事務是由我來

處理，…我當時是跟丙○○一起參與投標」、「丙○○購入

系爭土地後，確實有辦自辦市地重劃，我從頭到尾都有處

理」、「被告沒有參與系爭土地購入至整合、重劃間之相關

過程」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55頁、第457頁)，證人即被告之

母乙○○○亦到庭證稱：「我認識甲○○，丙○○說甲○○

是在台東管理土地之人，因為土地太遠，他會管理。我去台

東簽名時侯，甲○○也有去」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65頁)，

故由此足認甲○○確實為負責處理土地標售及重劃事宜之承

辦人員。而甲○○復到庭證稱：其確曾看過該原證十五，確

係由伊與丙○○去成功鎮公所參加台汽公司主辦之自辦市地

重劃會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60頁），是足認原證十五之真

正，更可認被被告確實未曾參與系爭土地之標購事宜，該標購告確實未曾參與系爭土地之標購事宜，該標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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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續土地登記、重劃事宜，均由原告當時之董事長即丙○及後續土地登記、重劃事宜，均由原告當時之董事長即丙○

○及其指定之甲○○負責辦理○及其指定之甲○○負責辦理，甲○○於重劃事宜中更擔任

被告之聯絡人，原告公司始會將鄰地應有部分所有權1/8登

記在甲○○名下，以利其參與重劃會之進行。是若謂被告係

經范氏家族長輩同意將系爭土地登記在伊名下以為贈與，被

告自應會積極參與土地之標購、登記事宜及後續之重劃事

宜，然被告就此等部分卻未有任何參與，顯與一般土地所有

權人自行管理、處分所有土地之情形不同。　

　⑷被告雖辯稱如原告一開始即為購入系爭土地及鄰地，則合理

之作法，應該是將面積較小且形狀不方正之鄰地借名登記在

被告名下，並由原告擔任面積較大且形狀方正之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惟實際上之作法卻為相反；再如為衝高參與重劃會

所有權人之人數，亦應該是將已登記在被告名下之系爭土地

而非鄰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至家族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名

下，以避免稀釋原告對於全部土地之支配權限，足見原告就

此部分之說明與事實不符。然證人甲○○就此已證稱「買了

系爭土地之後，才知道台汽公司有疏忽，才又去買了鄰地，

因為系爭土地不能做為住宅用地，是機關用地，台汽公司說

如果將鄰地先捐給政府，系爭土地就可以變更為住宅用地，

但台汽公司在這個程序還沒有進行完畢前，就先標售系爭土

地，所以原告始以自己名義去標售鄰地，就是要處理未進行

完畢的上開流程」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57頁)，由此可證原

告一開始之計劃既係以一自然人而非公司之身分參與系爭土

地之標購，始會以被告之名義參與投標，並在系爭土地標購

款之給付時，不但令甲○○代墊押金，復使用第三人之客票

及被告申辦之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加以付款，並將鄰地之所有

權應有部分7/8分別移轉至各房或其配偶名下及重劃承辦人

員甲○○名下，僅保留應有部分1/8，而使原告此一法人角

色於外觀上，在該重劃事業中淡出，避免「重劃會遭認由原

告公司把持，增加重劃進行之困擾」、「增加持有稅賦之可

能」，故此等操作於現今土地交易及重劃開發實務上，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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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見，是被告該部分所辯亦不足採信。至於其他各房或其配

偶為何取得鄰地所有權登記部分，究竟是否亦為借名登記，

則須視其等內部關係而定，此部分並非本案須審究之重點，

故本院就此即不為論斷。再證人甲○○復證稱：「在93年間

台汽公司跟內政部有說系爭土地與鄰地要自辦市地重劃，才

可以變更系爭土地為住宅用地，丙○○購入系爭土地後，確

實有辦自辦市地重劃，我從頭到尾都有參與」等語(參本院

卷一第457頁)，再佐以上開說明，可認原告當初確係為開發

系爭土地做為住宅用地，始以被告名義購入土地，但因為台

汽公司之疏失且承諾當地政府要進行自辦市地重劃及系爭土

地之性質，原告才會再以自己之名義購入鄰地，並進行自辦

重劃，以此更可認系爭土地純粹是原告公司為進行土地投資

始遠赴臺東縣購入，而非為將土地贈與被告始參與標購業

務，否則原告自可在被告實質生活區域即桃園市中壢區內購

買土地贈與被告即可，何須購入遠在臺東縣之系爭土地。再

依上所述，更可認系爭土地後續亦係由原告公司實質管理處

分而進行自辦市地重劃事務，被告就此亦未爭執其並未實質

使用過系爭土地一情。

　⑸又被告亦不爭執系爭土地經標購並登記在伊名下後，其未曾

保管過該土地所有權狀，其並表示將土地所有權狀交予家族

公司保管，此為家族公司之通見狀況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22

頁)，後又改稱范氏家族企業確實有與一般家族企業常見的

不動產權狀保存方式不同的狀況(參本院卷一第424頁)，前

後已有矛盾。惟若系爭土地確如被告所述，係經范氏家族長

輩贈與而登記在被告名下，即為被告所稱為其個人之私產，

既為私產，何以須將權狀交予范氏家族企業保管，如此將導

致家族企業之公產及家族中成員個人之私產混淆不清之情

形，故被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為何非由自己保管，而交予故被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為何非由自己保管，而交予

范氏家族企業保管一事，顯未能為合理之說明。范氏家族企業保管一事，顯未能為合理之說明。況被告明知

原告自始即保管系爭土地所有權狀中，如被告確為系爭土地

之真正所有權人，且已經原告指定法代丙○○至其父母家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承認此事，其亦握有如被證九至十一之證物(詳如後述)，被

告自可向原告取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甚至提起民事訴訟

訴請原告返還。然被告卻捨此不為，反而逕自向地政事務所

謊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已遺失而申請補發後，並據以向地

政事務所申請為系爭預告登記，顯欲企圖妨礙原告管理、使

用及處分系爭土地，是由此亦可認被告謊稱權狀遺失及辦理

預告登記部分，正可顯現其並非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

　⑹綜上所述，可知系爭土地購入之目的，即係原告為以系爭土

地為興建住宅之投資，並在不得已情況下併為購入鄰地，且

以此系爭土地與鄰地進行所謂「成功都市計劃中自辦市地重

劃」，由原告當時董事長丙○○為原告負責處理土地標購事

宜，並指派證人甲○○處理各項付款及後續細節，而該標購

資金，亦係由原告負責籌措支付，被告並無支付過任何款

項，後該土地標購後雖登記在被告名下，但被告未曾取得保

管過該土地之所有權狀，系爭土地亦未曾由被告實質使用管

理過，均由原告據以進行市地自辦重劃業務中，確已符合一

般借名登記契約，當由借名人出資、保管使用權狀及管理、

使用之外觀。惟雖有該等外觀，雖不必然可認定「原告即為

借名人、被告為出名人」而有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惟兩造

並非如夫妻、父母子女般，有著親密之關係，或有同居共財

並共同保管財產文件之關係，是若謂兩造未就系爭土地成立

借名登記契約，實難合理解釋何以系爭土地未供被告自己使

用及參與土地重劃，而原告出資標購系爭土地與鄰地後，卻

僅登記為鄰地所有權人，而將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之原

因。而被告復自承丙○○即為范氏家族企業之當家，范氏家

族所屬各房人員均自願交付印鑑章、向上海商銀所開設之帳

戶，由范氏家負責保管、使用，是應認於此情況下，被告雖

登記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其僅范氏家族企業借名登記之

出名人，此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應係由被告概括同

意由家族企業借用其名義處理不動產投資為之，而非個別就

不動產或投資事項逐一確認。再佐以鄰地原係登記在原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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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認范氏家族企業就系爭土原及鄰地部分，係統一由歸

屬家族企業中之原告公司負責處理，故借名登記之借名人即

為原告公司無誤。準此，原告確已針對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

借名登記契約且意思表示合致部分加以舉證，而達優勢證明

之程度；被告如認系爭土地登記其名下之原因，非因借名登

記契約所致，被告就此即應負證明之責。

　⑺是被告雖稱其之所以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係因范氏

家族企業三房至七房之長輩感念其對家族企業之貢獻，始以

登記其為所有權人之方式，將系爭土地贈與之等語。然被告

所稱之范氏企業長輩，係指范阿瓠所生之三子至七子，即其

等所稱之三至七房，包括三房范金墩、四房范振修、五房范

金清、六房范高橋、七房范金銅。而參以原告公司於99年11

月22日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參院卷一第108頁），可知於系爭

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原告公司當時之董事長即為二房丙

○○、董事則為三房范金墩及六房范高橋，監察人則為丙○

○之子范文德，是原告公司當時確屬被告所稱之范氏企業之

一無誤。而台汽公司在標售系爭土地時，因三房范金墩即為

被告之父親，是其應不可能為被告所稱之長輩，否則即有利

益廻避之問題，況若確有長輩表示贈與一事，被告應可直接

指出是由三至七房中何房之長輩同意將系爭土地贈與伊始登

記在伊名下，然被告就此卻僅泛稱范氏家族三房至七房長

輩，是該部分是否屬實，已屬可議。再被告既主張范氏家族

企業之當家為四房丙○○，即系爭土地標售時之原告董事

長，則無論何長輩要求將土地贈與被告，均應得丙○○之同

意始可能付諸實行，且至少應為被告及其父母所知悉，惟被

告之母乙○○○卻到庭證稱不知悉何位范氏家族長輩有於何

時向被告表示系爭土地要給被告之具體經過(參本院卷一第4

68頁），則是否確有該贈與行為之存在等語，實有可疑；乙

○○○就此再稱范氏家族長輩為將土地給被告有書立贈與契

約，但都未拿出一情(參本院卷一第468頁），是若乙○○○

上開所述為真，則范氏家族長輩未提出書面贈與契約，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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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最後決定不予贈與或為他因，未可得知，但均令人懷疑被

告所稱之贈與契約是否確曾存在。再被告復就贈與部分提出

下列證明及說明，經查：

　①被告提出其母乙○○○於107年10月18日與伊間之電話錄音

內容(參被證九光碟及被證十通話譯文，參院卷第267頁至第

269頁)，欲證明丙○○曾於通話前一日至被告父母家中表示

系爭土地就是要給被告的，惟該通話內容乃係乙○○○轉述

丙○○至其家中所述之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且為丙○○之

原意，實不得而知，原告對此亦質疑其證明力；況該通話內

容只顯示乙○○○一人之聲音，別無被告之聲音，且乙○○

○亦到庭證稱「因為是我打電話給我兒子(指被告)，我兒子

不在現場，才沒有他的聲音」(參院卷一第468頁）、「可能

是我一個孫女，就是被告的女兒，可能是她錄音（指就通話

內容為錄音）的，但我沒有親眼看到」、「就是剛剛那個孫

女范僑芸放給我聽的」等語（院卷一第470頁），顯見有刻

意為對話並錄音之情形，是該對話內容是否確有對話對象，

且通話對象即為被告，及通話時間就是在107年10月18日部

分，甚有可疑。再證人乙○○○雖到庭又另證稱：「(系爭

土地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因為丙○○說被告很認真，所以

登記給他…」、「被告也沒有保管土地權狀」、「原證十之

對話內容是我講的話，是丙○○來我家講的話，我再講給我

兒子聽，我是打電話給我兒子，打電話應該是7、8年前的

事，丙○○講給我聽後，我就打電話給被告，我不知道我被

錄音，但我有聽到有人按下錄音鍵的聲音」等語(節錄，詳

參院卷一第467頁），然證人乙○○○為被告之母，且為上

開通話內容之當事人，是其就該部分所為之證述容有維護被

告之疑；甚者，該通話譯文中是記載「他又說很好的話喔，

他說那個甚麼台東的啊，榮昌他是大股，他有名字，他的名

字在上面，我怎麼會不疼他？」、「你聽得懂嗎？說那個台

東的，台東那是你的名字」、「他說『那是榮昌的名字，那

我暗算那全部要給榮昌啊，他喔還不知我好，我對他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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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不知道啊』」等語（參院卷一第269頁譯文原始對話內

容，不加被告另以括號備註部分），是如僅以該對話原始譯

文，在無對話者對方之對話情況相對照之情況下，實難分辯

證人乙○○○當時究竟在轉述何人之話語何人知曉，而所謂

「甚麼台東的啊」是否即指系爭土地亦無法特定。再證人乙

○○○所稱丙○○提及『暗算』，於台語中之意思是指「打

算」、「準備」、「計畫」之意，是若丙○○確有表示要將

系爭土地贈與被告之意，亦非於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即有此

意，於表示之時尚未付諸實現，僅為將來可能有此贈與之計

劃而已，是無從以此對話內容即認被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

登記時，即係基於其所謂家族企業之贈與契約。再者，該對

話譯文中之開頭復提到「管他貸款不貸款，反正我們到真的

要就要講清楚來啊，他就沒回人，沒答人啊，沒有答人啦！

他講講我的話講到這裡他就走了，我不知道啦，剩下的我不

知道啦」等語，似乎意指乙○○○所稱之丙○○並不願回應

乙○○○某種問題，乙○○○始於對話中表達出很無可奈何

的情緒，但證人乙○○○到庭卻稱不瞭解這部分是指何意

（參院卷一第468頁)，是縱認該對話內容確為證人乙○○○

與被告間之對話，亦難據以認定丙○○有以原告指定代表之

身分或以范氏家族企業當家之身分至被告父母家當場承認系

爭土地是贈與被告才登記在被告名下一事為真實。

　②被告雖又另提出被證九及被證十一關於被告之姐姐范靜枝與

被告所營公司人員曾咏玲間之通話及其譯文(參本院卷一第2

71頁至273頁），原告對此通話者確為范靜枝與曾咏玲部分

不為爭執，然爭執其證明力。而觀以該譯文內容係記載范靜

枝提及（四老闆）說「我們兄弟80幾年的感情，你們不認識

我，我也認識你，我怎麼可能會獨霸這個東西？那是不可能

的事情。這就是暫時的」，然後(四老闆)又講「台東買一塊

地，不知道買了幾千坪？榮昌所有家族的下一代都沒有，榮

昌獨霸了40％，我怎麼怎麼會半點沒有給，我都怎麼會沒沒

有半點的給那個第三房」等語，惟此所謂的土地是否即為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五頁



爭土地，本院並無法自該對話內容中得知。況依系爭土地與

鄰地土地登記謄本，可知關於系爭土地之面積分別為808.08

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共1,355.52平方公尺，而

鄰地面積則為370.34平方公尺、318.71平方公尺，合計共68

9.05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與鄰地之面積總計為2,044.57平方

公尺，是若謂上開對話內容中所稱之40％，是以系爭土地及

鄰地為論述標的並加以計算所有權比例，惟系爭土地之面積

顯為系爭土地與鄰地土地總面積之66％（1,355.52/2,044.5

7=0.66，算至小數點後二位)，亦非40％，是實難以推知究

竟范靜枝與曾咏玲間對話內容意指為何。故被告欲以此對話

內容做為原告指定代表丙○○確實有承認已將系爭土地贈與

被告一事，亦無足可採。

　③被告又稱其若非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原告指定法代丙

○○為何會交付被證十三至被證十五之資料（參本院卷一第

499頁至第519頁)，惟原告否認此等文件為丙○○所交付，

被告就何人交付資料部分並無舉證證明之，而被告之母乙○

○○已證稱其曾至台東簽名而有參與重劃會議，故被告亦有

可能自其母處取得該等資料。況被告亦屬范族家族企業所屬

成員之一，縱丙○○將相關資料交付之，亦屬合理，但此等

文件究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僅為重劃會之相關資料，故

並不能因被告持有該文件，即認系爭土地為被告實質所有之

財產。

　④綜合上開所述，可認被告並無法證明系爭土地係經由范氏何

位長輩應允贈與，且有經范氏家族企業之當家即原告指定代

表丙○○承認係贈與被告始登記在被告名下一情，是被告就

系爭土地為何登記在其名下部分，顯難為合理之論述及證

明，不足採信。　

　⑻被告又主張范氏三房范金清名下所有不動產之權狀(下稱另

案不動產、另案不動產權狀)，亦交由范氏家族企業保管，

但遭丙○○之女范琴無權占有並拒絕返還，後即訴請范琴返

還，且范琴於訴訟中亦係辯稱該等不動產亦為范氏家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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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登記在范金清名下，後該訴訟即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3

年3月27日以111年度上字第691號案民事判決范琴應歸還該

等不動產權狀予范金清(下稱另案二審訴訟)，本案情形與此

訴訟情形相同，亦應認無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等語。然

查，參以另案二審訴訟判決書(附本院卷一第227頁至第23

5)，可知該案係認定「丙○○曾出具聲明書，表示代為保管

另案不動產權狀正本不慎遺失並致范金清、范蕭英妹收執，

後范金清始聲請補發權狀，惟范琴卻就此提出異議，范金清

自此始查知另案不動產權狀由范琴占有。且范琴於該案中先

表達另案不動產係范家公產，後又改稱為丙○○個人單獨出

資購買，實屬丙○○個人私有財產，而有前後不一致之情

形，復主張其係受丙○○之授權而保管權狀，但卻無法說明

究竟何人始為借名登記契約之借名人，范金清並於該案中主

張另案不動產均為其個人以承包工程之獲利所陸續購入」等

情，顯與本案被告承認其未就系爭土地為出資，亦未使用過

系爭土地，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確係交由范氏家族企業保管等

並不相同，是被告主張可以另案訴訟結果推論本案被告並非

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之出名人，而係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

登記等，即無足採。被告又稱登記在已退出家族企業之二房

與六房名下仍有鄰地所有權登記，亦未經原告請求移轉所有

權登記，故認系爭不動產雖登記在被告名下，亦無從認有借

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參院卷一第168頁)。然就不動產登記而

言，有其各自之內部關係，包括出資、管理使用及權狀之保

管，無法一概而論，是關於二房、六房登記為鄰地所有權人

之法律關係，與本案系爭土地之實質情形，並無相關，本院

不加以論斷，而如本院前述，故被告執以為辯，亦不足採。

　⑼揆諸上開說明，足認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是由原告任借名人、

被告任出名人，兩造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始登記在被

告名下一情確實真實。再本院已依上開說明認定系爭借名登

記契約確為存在，原告再請求傳訊范琴到庭為證，即無必

要，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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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之訴是否有理由？　

　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受任人以自己

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

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此為民法第549條

第1項、第541條第2項及179條所明定。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

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當事人之一方既係借用他方名義辦理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

且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

之無名契約，自得類推適用委任關係終止、消滅之規定。故

借名登記契約成立後，當事人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而於借

名登記契約終止或消滅後，借名人得請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

記之財產(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55號民事判決參照)。

次按不動產之借名契約關係經終止者，基於終止借名登記契

約後之返還請求權，自得請求他方移轉不動產所有權登記

（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1148號判決意旨參照）。借名登

記契約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於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或消滅

後，借名人給付之目的即歸於消滅，出名人仍保有登記財產

之所有權登記，自屬不當得利，應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借名

人，以返還其無法律上原因所受利益，俾矯正欠缺法律關係

之財貨損益變動之狀態（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422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是查，兩造既確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自得類

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隨時終止該契約。而原告

復於112年12月1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表示要以起訴狀終止

兩造間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而該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5月

2日當庭送達被告，被告復於113年4月19日委任訴訟代理人

前來閱卷，原告並於113年4月19日提出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

陳報二狀，已重申要終止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之意，被告更於

113年4月25日提出答辯狀否認原告起訴狀所認之借名登記法

律關係存在，並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且於113年5月2日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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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有收受上開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陳報二狀，是可認原告

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被告，兩造就系爭土地

所成立之借名登記契約即經合法終止在案。

　⒊原告既已合法終止兩造就系爭土地所成立之借名登記契約，

則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

被告將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被告，自屬有據。

　⒋末按土地法第79條之1規定：「聲請保全左列請求權之預告

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一、關

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二、土地權利內容或

次序變更之請求權。三、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前項預告

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

記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

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又土地法第

78條第8款所稱限制登記，謂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權

利所為之登記。前項限制登記，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及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

記，土地登記規則第136條定有明文。而土地法第79條之1預

告登記，係為保全權利之得喪變更請求權之暫時登記，預告

登記屬於限制登記之一種，其目的在於限制土地權利人為全

部或一部處分其土地權利，於預告登記未塗銷前，保持原有

狀態，以避免土地權利關係人遭受不測之損害。故預告登記

性質上僅為保全物權變動之過渡登記，縱已辦妥預告登記，

既未取得物權，不生物權變動之效力，依物權法定主義，預

告登記之內容應不具有物權效力。依土地法第79條之1第2項

規定，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

分，對於所登記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則預告登記只為公

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係，其拘束效

力，不及於繼受取得其物之人甚明。預告登記所保全之請求

權，其性質為債權，並非物權。是查，系爭土地雖經被告與

其子范書瑋申請為預告登記，然此僅為被告父子間之債之關

係，並非法定之物權，亦無法排除法院判決之效力。是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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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登記仍存在之情況下，原告仍得訴請被告移轉系爭土地

之所有權登記，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在合法終止兩造間就

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後，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民

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

登記，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靜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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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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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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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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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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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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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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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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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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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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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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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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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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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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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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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5號
原      告  通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范振修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被      告  范榮昌  
訴訟代理人  蔡岳龍律師
            黃立心律師
            郭桓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於台東縣○○鎮○○段0000○0000地號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經查，原告(於民國78年5月18日設立)在提起本案訴訟時之法定代理人為法人股東即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12月11日所設立，下稱真真堂公司），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料附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22頁可參，真真堂公司並於原告起訴後，於113年3月26日具狀指定代表人丙○○（丙○○為後述系爭土地標購並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原告之董事長，參院卷一第107頁至第109頁，後並任真真堂之董事長，並由真真堂公司擔任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下簡稱丙○○為原告指定法代）代表原告執行職務及出具委任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部分，有該書狀附本院卷第71頁至第77頁可參，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聲明原係請求被告應將坐落於重劃前台東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該土地再經重劃而分割成同段1310、1320地號土地，面積各為808.08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為1,355.52平方公尺)、173-1地號土地(下稱鄰地， 該土地再經重劃而分割成同段1311、1319地號土地，面積各為370.34平方公尺、318.71平方公尺，合計為689.05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面積合計為2,044.57平方公尺)，均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後於113年4月19日提出書狀變更聲明之請求，表示僅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不再請求鄰地部分，有該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陳報狀附本院卷一第125頁至第128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乃係減縮請求事項，並非訴之變更，揆諸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部分：
  ㈠緣原告公司因於99年2月2日及100年2月24日，有意標購台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汽公司，已於100年7月11日解散)名下所有系爭土地及鄰地，但為日後土地組織重劃會後，辦理重劃表決時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在登記人數上之優勢，除以原告名義參與鄰地之標售外，另借用被告之名義參與系爭土地之公開標售，並於標得後，於100年5月2日借用被告之名義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且由原告保管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再於000年0月間將鄰地所有權應有部分7/8分別移轉登記至原告當時之董事長丙○○之其他兄弟、兄弟配偶及承辦標購、重劃業務之承辦人員甲○○共計7人名下，使每人取得所有權應有有部分1/8，以增加所有權人之登記人數。另就系爭土地之標售金新臺幣（下同）1,618萬元部分，原告即委請甲○○先代墊其中之押標金50萬元，再由原告以訴外人范揚登簽發之支票支付第一期款320萬元，及使用之前以被告名義向上海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商銀）申設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詳細帳號詳卷，下稱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匯款處理標售金尾款1,248萬元付款事宜，而完成系爭土地標售金之支付。原告嗣並將系爭土地委託九宜工程顧問公司辦理重劃業務。是系爭土地取得之資金確由原告支付，標售事宜亦由原告負擔處理，標得系爭土地而登記在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狀亦由原告保管，且由原告實際使用系爭土地委由他人辦理重劃事務，足認兩造確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始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被告僅為借名登記契約之出名人。
  ㈡詎被告明知其僅為系爭土地之出名登記人，並非真正所有權人，亦明知系爭土地權狀係由原告保管中，並無遺失等情事，卻向台東縣台東地政事務所謊稱土地權狀已遺失而補發新權狀，並據以與其子范書瑋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不法犯意聯絡，而於108年11間20日向台東縣台東地政事務申請就系爭土地為預告登記，並於108年12月25日登記由訴外人范書瑋成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下稱系爭預告登記)，被告則為義務人，預告登記內容為「茲為保全該標的物權利之移轉，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請求權人前不得移轉予他人」(下稱系爭預告登記)，被告上開申請補發土地新權狀部分，並已經原告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在案。
  ㈢被告上開補發權狀並為預告登記之行為，顯已嚴重妨礙原告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之自由，並動搖兩造就系爭土地借用被告名義登記之原有信任基礎，為此，原告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以本案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兩造間之借名登記契約，並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
　㈣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部分：
　㈠緣被告所屬之范氏家族企業泛稱「通德貨運公司」，內部習稱「通德」公司，原係由先袓范阿瓠所創立，范阿瓠並生育七子，長子於50年間即已分家不參與家族事業，嗣范阿瓠於54年間死亡，當時六子范高橋、七子范金銅(之後與范吳雙妹結婚)尚未成年，乃推由二子范振湘擔任家族企業當家者，對外代表家族事業及重大事務決策，三房范金墩(配偶為乙○○○，子女為范榮煌、范靜枝與被告，被告之配偶為丁彩勤，生有子女范書瑋及范僑芸、范僑芯)則從事家族企業中關於起重、貨運及進出口貿易業務。四房丙○○(配偶為許富珠，子女為范文德與范琴)原為警察，後回至家族企業協助范振湘擔任管理工作。五房范金清(配偶為范蕭英妹)則負責家族企業中貨運業務及基礎工程營造，更曾至柬埔寨發展事業，是范氏家族企業即由二、三、四、五房為主要經營者，後並於70年間收購經營不良之「皇宮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且將之改名為中壢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壢客運公司），納為家族事業版圖中，故總計范氏家族企業主要是包括原告通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客運公司、通得汽車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通通汽車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及通德大汽車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等。後因二房范振湘於95年間因腦溢血死亡後，眾人即推舉四房丙○○繼續擔任家族企業之當家者，對外代表家族企業，嗣後二房之後人即退出家族企業之運作，並已分家。
　㈡再前因二房范振湘之提議，家族眾人於數10年前即有將印鑑章交出，由家族企業統一保管之慣行，後並均向上海商銀申設銀行帳戶，且將申設取得之帳戶存摺交由家族企業統一保管，被告本人亦有申設被告上海商銀帳戶，並與印鑑章共同將之交由家族企業保管。是范氏家族企業統一保管家族眾人之印鑑章及銀行存摺，及代理家族眾人處理日常庶務、所得稅之申報及支付工作。
　㈢又被告否認系爭土地係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原告應就該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及兩造係於何時、何地由何人以何方式達成如何之合意部分負舉證之責。系爭土地實係范氏家族三至七房之長輩經討論後，認為三房中，被告對於家族企業貢獻甚鉅，但未獲得對補償報酬，故以家族企業之資金於99年間物色而購入系爭土地，並登記在被告名下以為補貼，原告指定法代丙○○並曾於107年10月17日至被告父母住處，親口表示系爭土地就是要贈與被告所有，並非借名登記，在場之被告姐姐范靜枝對此還因己身未因此分得財產而心生不滿，被告之母親乙○○○並於翌日將此段話語以電話轉述被告，范靜枝則於數日後以電話聯繫被告所經營公司之會計人員曾咏玲抱怨丙○○上開對話，可見原告借名登記之主張顯與事實不符。
　㈣至原告雖稱為取得土地重劃時表決上之優勢，始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然台汽公司在標售土地時，除系爭土地外，尚包括鄰地在內，若原告欲使原告可取得表決上之優勢，自應將登記在被告名下之系爭土地全部或其中部分，再移轉登記予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始為合理，怎會反將已登記在原告名下之鄰地，移轉登記給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僅留對鄰地應有部分1/8之權利，此顯不合理。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參諸兩造上開陳述，可知本案爭點即為：㈠兩造間是否有就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部分，成立借名登記契約？㈡原告之訴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有就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部分，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是借名人有將該財產所有權移轉予出名人之意思表示，出名人亦有同意該財產所有權移轉於己之意思表示，並依法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手續者，出名人即取得該財產之所有權，僅出名人基於其與借名人間之內部關係（即借名登記契約），對於借名人負契約約定之義務，及於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時，負將借名登記之物返還予借名人之給付義務」、「借名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置於他方名下，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收益、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之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契約之約定，通常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借名人始為真正所有人或權利人」(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663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又按借名登記契約，須出名者與借名者間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然意思表示是否合致，所探求者為客觀上得認知之意思，法院應綜合締約過程顯現於外之事實，斟酌交易習慣，本於推理之作用，依誠信原則合理認定之（112年度台上字第186號民事判決）。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惟此特別要件之具備，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參照）。再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就所抗辯之事實，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如被告就此利己之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應為其不利益之裁判（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6號判決參照）。原告既主張系爭土地係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兩造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但未簽立書面等語，惟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即應就兩造確已達成借名登記契約意思表示合致部分負舉證之責。
　⒊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當事人為民事訴訟上之舉證證明，如已達證據能證明事實存在之可能性大於不存在之可能性之優勢證據程度時，應認其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而他造訴訟當事人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他造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反證之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在借名登記關係爭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契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用收益等已證明之客觀情形推論之。再借名登記之當事人通常約定由借名人執有管理地政事務所發給之不動產所有權狀，使借名之不動產不致遭出名人擅自處分，以保障借名人之自身權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3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74號判決可資參照）。在借名登記關係爭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契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用收益等已證明之客觀情形推論之，惟此僅係證明方法之一，非謂有該客觀事實存在，即謂當然存有借名登記關係（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參照）。亦即，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決可參）。是以，原告雖主張兩造無簽立書面借名登記契約，然原告非不得以其他間接證明加以證明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故查：　
　⑴系爭土地及鄰地，原均為台汽公司所有並欲出售，後以被告之名義及1,618萬元標得系爭土地，並於100年5月2日登記在被告名下，另以原告之名義及3,130萬元標得鄰地，並於100年5月2日登記在原告名下，再於100年6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原告(當時之董事長為四房丙○○)、訴外人范金墩(三房)、范高橋(六房)、乙○○○(三房配偶)、許富珠(四房配偶)、范蕭英妹(五房配偶)、范吳雙妹(七房配偶)、甲○○（系爭土地標購及重劃事務之承辦人，詳如後述）等8人名下【以上所稱三至七房，係以范阿瓠所生子之次序別代稱之】，每人應有部分比例各為1/8。嗣系爭土地、鄰地及週遭土地經重劃後，系爭土地即分為1310地號、1320地號土地(面積各為808.08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為1,355.52平方公尺)，並於105年3月14日以土地重劃為原因繼續登記在被告名下；至鄰地經重劃後，亦於同日分為1311、1319地號土地(面積各為370.34平方公尺、318.71平方公尺，合計為689.05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合計面積為2,044.57平方公尺)，亦以土地重劃為原因繼續登記在原告、訴外人范金墩、范高橋、乙○○○、許富珠、范蕭英妹、范吳雙妹、甲○○等8人名下等情，有系爭土地及鄰地之登記謄本、異動索引資料、台汽公司開標紀錄等資料，附本院卷一第27頁至第32頁、第95頁至第124頁、第135頁至第151頁、第243頁至第265頁、第315頁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⑵再被告上海商銀帳戶確以被告之名義向上海商銀所申設，申設後迄今，均非由被告保管使用，該帳戶內之存款部分亦非被告所有等，為被告所不爭執，被告於訴外人范琴被訴偽造文書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114號刑案案件中（范琴於該案中已經判決無罪，現上訴審理中），亦證稱其並不清楚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其只知道有此帳號，關於該帳戶之存摺及印章均在通得公司(依被告於本案答辯狀所述，此乃指范氏家族企業之總稱)，其對該帳戶並沒有實質控制力(參本院卷一第350頁、第351頁、第366頁)，是可認該帳戶雖以被告名義所申請，然其並非該帳戶之實質使用人。而關於系爭土地之標售金，原告主張係先由訴外人甲○○先代墊其中之押標金50萬元，再由原告當時之董事長丙○○以其個人帳戶匯款歸還甲○○。另由原告以訴外人范揚登所簽發票面金額為320萬之支票支付第一期款項，再以被告無實質支配之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匯款支付剩餘尾款1,248萬元，而完成系爭土地標售金之支付，另關於標購系爭土地所支出之印花稅、土地買賣登記規費，及後續系爭土地之地價稅等亦由原告所支出等語，而被告亦自承其確未就系爭土地支付過任何款項，並有原告所提出之匯款申請書、支票、存摺明細、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地政事務所統一收據、地價稅繳款書等資料附本院卷一第35頁至第39頁、第129頁、第333頁至第337頁可參。是以，依上所述，可知被告並未就系土地之標售部分支付過任何標售金或與移轉所有權登記有關之稅費。　
　⑶又被告並不否認在向台汽公司標購系爭土地時，其未曾參與，而參以原告所提出之原證十五關於【台汽公司通知被告召開研商「變更成功都市計劃（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六（變更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廣場兼停車場用地）」案，自辦市地重劃相關事宜會議紀錄】（參院卷第327頁至第331頁），其上確實記載列席人員「丁○○」部分由丙○○所代理出席等情，而關於丁○○之聯絡人，亦係記載為「甲○○」，被告雖爭執該證物形式上之真正，然被告並未否認甲○○係負責處理關於系爭土地與鄰地標購、重劃事宜之人，而甲○○復已到庭證稱：「系爭土地之前為台汽公司所有，是原告去標售這塊土地，在投標單上載明是由被告投標，我當時有在投標現場，大部分的投標事務是由我來處理，…我當時是跟丙○○一起參與投標」、「丙○○購入系爭土地後，確實有辦自辦市地重劃，我從頭到尾都有處理」、「被告沒有參與系爭土地購入至整合、重劃間之相關過程」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55頁、第457頁)，證人即被告之母乙○○○亦到庭證稱：「我認識甲○○，丙○○說甲○○是在台東管理土地之人，因為土地太遠，他會管理。我去台東簽名時侯，甲○○也有去」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65頁)，故由此足認甲○○確實為負責處理土地標售及重劃事宜之承辦人員。而甲○○復到庭證稱：其確曾看過該原證十五，確係由伊與丙○○去成功鎮公所參加台汽公司主辦之自辦市地重劃會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60頁），是足認原證十五之真正，更可認被告確實未曾參與系爭土地之標購事宜，該標購及後續土地登記、重劃事宜，均由原告當時之董事長即丙○○及其指定之甲○○負責辦理，甲○○於重劃事宜中更擔任被告之聯絡人，原告公司始會將鄰地應有部分所有權1/8登記在甲○○名下，以利其參與重劃會之進行。是若謂被告係經范氏家族長輩同意將系爭土地登記在伊名下以為贈與，被告自應會積極參與土地之標購、登記事宜及後續之重劃事宜，然被告就此等部分卻未有任何參與，顯與一般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管理、處分所有土地之情形不同。　
　⑷被告雖辯稱如原告一開始即為購入系爭土地及鄰地，則合理之作法，應該是將面積較小且形狀不方正之鄰地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並由原告擔任面積較大且形狀方正之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惟實際上之作法卻為相反；再如為衝高參與重劃會所有權人之人數，亦應該是將已登記在被告名下之系爭土地而非鄰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至家族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名下，以避免稀釋原告對於全部土地之支配權限，足見原告就此部分之說明與事實不符。然證人甲○○就此已證稱「買了系爭土地之後，才知道台汽公司有疏忽，才又去買了鄰地，因為系爭土地不能做為住宅用地，是機關用地，台汽公司說如果將鄰地先捐給政府，系爭土地就可以變更為住宅用地，但台汽公司在這個程序還沒有進行完畢前，就先標售系爭土地，所以原告始以自己名義去標售鄰地，就是要處理未進行完畢的上開流程」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57頁)，由此可證原告一開始之計劃既係以一自然人而非公司之身分參與系爭土地之標購，始會以被告之名義參與投標，並在系爭土地標購款之給付時，不但令甲○○代墊押金，復使用第三人之客票及被告申辦之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加以付款，並將鄰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7/8分別移轉至各房或其配偶名下及重劃承辦人員甲○○名下，僅保留應有部分1/8，而使原告此一法人角色於外觀上，在該重劃事業中淡出，避免「重劃會遭認由原告公司把持，增加重劃進行之困擾」、「增加持有稅賦之可能」，故此等操作於現今土地交易及重劃開發實務上，並非少見，是被告該部分所辯亦不足採信。至於其他各房或其配偶為何取得鄰地所有權登記部分，究竟是否亦為借名登記，則須視其等內部關係而定，此部分並非本案須審究之重點，故本院就此即不為論斷。再證人甲○○復證稱：「在93年間台汽公司跟內政部有說系爭土地與鄰地要自辦市地重劃，才可以變更系爭土地為住宅用地，丙○○購入系爭土地後，確實有辦自辦市地重劃，我從頭到尾都有參與」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57頁)，再佐以上開說明，可認原告當初確係為開發系爭土地做為住宅用地，始以被告名義購入土地，但因為台汽公司之疏失且承諾當地政府要進行自辦市地重劃及系爭土地之性質，原告才會再以自己之名義購入鄰地，並進行自辦重劃，以此更可認系爭土地純粹是原告公司為進行土地投資始遠赴臺東縣購入，而非為將土地贈與被告始參與標購業務，否則原告自可在被告實質生活區域即桃園市中壢區內購買土地贈與被告即可，何須購入遠在臺東縣之系爭土地。再依上所述，更可認系爭土地後續亦係由原告公司實質管理處分而進行自辦市地重劃事務，被告就此亦未爭執其並未實質使用過系爭土地一情。
　⑸又被告亦不爭執系爭土地經標購並登記在伊名下後，其未曾保管過該土地所有權狀，其並表示將土地所有權狀交予家族公司保管，此為家族公司之通見狀況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22頁)，後又改稱范氏家族企業確實有與一般家族企業常見的不動產權狀保存方式不同的狀況(參本院卷一第424頁)，前後已有矛盾。惟若系爭土地確如被告所述，係經范氏家族長輩贈與而登記在被告名下，即為被告所稱為其個人之私產，既為私產，何以須將權狀交予范氏家族企業保管，如此將導致家族企業之公產及家族中成員個人之私產混淆不清之情形，故被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為何非由自己保管，而交予范氏家族企業保管一事，顯未能為合理之說明。況被告明知原告自始即保管系爭土地所有權狀中，如被告確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且已經原告指定法代丙○○至其父母家中承認此事，其亦握有如被證九至十一之證物(詳如後述)，被告自可向原告取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甚至提起民事訴訟訴請原告返還。然被告卻捨此不為，反而逕自向地政事務所謊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已遺失而申請補發後，並據以向地政事務所申請為系爭預告登記，顯欲企圖妨礙原告管理、使用及處分系爭土地，是由此亦可認被告謊稱權狀遺失及辦理預告登記部分，正可顯現其並非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
　⑹綜上所述，可知系爭土地購入之目的，即係原告為以系爭土地為興建住宅之投資，並在不得已情況下併為購入鄰地，且以此系爭土地與鄰地進行所謂「成功都市計劃中自辦市地重劃」，由原告當時董事長丙○○為原告負責處理土地標購事宜，並指派證人甲○○處理各項付款及後續細節，而該標購資金，亦係由原告負責籌措支付，被告並無支付過任何款項，後該土地標購後雖登記在被告名下，但被告未曾取得保管過該土地之所有權狀，系爭土地亦未曾由被告實質使用管理過，均由原告據以進行市地自辦重劃業務中，確已符合一般借名登記契約，當由借名人出資、保管使用權狀及管理、使用之外觀。惟雖有該等外觀，雖不必然可認定「原告即為借名人、被告為出名人」而有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惟兩造並非如夫妻、父母子女般，有著親密之關係，或有同居共財並共同保管財產文件之關係，是若謂兩造未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實難合理解釋何以系爭土地未供被告自己使用及參與土地重劃，而原告出資標購系爭土地與鄰地後，卻僅登記為鄰地所有權人，而將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之原因。而被告復自承丙○○即為范氏家族企業之當家，范氏家族所屬各房人員均自願交付印鑑章、向上海商銀所開設之帳戶，由范氏家負責保管、使用，是應認於此情況下，被告雖登記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其僅范氏家族企業借名登記之出名人，此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應係由被告概括同意由家族企業借用其名義處理不動產投資為之，而非個別就不動產或投資事項逐一確認。再佐以鄰地原係登記在原告名下，可認范氏家族企業就系爭土原及鄰地部分，係統一由歸屬家族企業中之原告公司負責處理，故借名登記之借名人即為原告公司無誤。準此，原告確已針對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且意思表示合致部分加以舉證，而達優勢證明之程度；被告如認系爭土地登記其名下之原因，非因借名登記契約所致，被告就此即應負證明之責。
　⑺是被告雖稱其之所以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係因范氏家族企業三房至七房之長輩感念其對家族企業之貢獻，始以登記其為所有權人之方式，將系爭土地贈與之等語。然被告所稱之范氏企業長輩，係指范阿瓠所生之三子至七子，即其等所稱之三至七房，包括三房范金墩、四房范振修、五房范金清、六房范高橋、七房范金銅。而參以原告公司於99年11月22日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參院卷一第108頁），可知於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原告公司當時之董事長即為二房丙○○、董事則為三房范金墩及六房范高橋，監察人則為丙○○之子范文德，是原告公司當時確屬被告所稱之范氏企業之一無誤。而台汽公司在標售系爭土地時，因三房范金墩即為被告之父親，是其應不可能為被告所稱之長輩，否則即有利益廻避之問題，況若確有長輩表示贈與一事，被告應可直接指出是由三至七房中何房之長輩同意將系爭土地贈與伊始登記在伊名下，然被告就此卻僅泛稱范氏家族三房至七房長輩，是該部分是否屬實，已屬可議。再被告既主張范氏家族企業之當家為四房丙○○，即系爭土地標售時之原告董事長，則無論何長輩要求將土地贈與被告，均應得丙○○之同意始可能付諸實行，且至少應為被告及其父母所知悉，惟被告之母乙○○○卻到庭證稱不知悉何位范氏家族長輩有於何時向被告表示系爭土地要給被告之具體經過(參本院卷一第468頁），則是否確有該贈與行為之存在等語，實有可疑；乙○○○就此再稱范氏家族長輩為將土地給被告有書立贈與契約，但都未拿出一情(參本院卷一第468頁），是若乙○○○上開所述為真，則范氏家族長輩未提出書面贈與契約，是否係最後決定不予贈與或為他因，未可得知，但均令人懷疑被告所稱之贈與契約是否確曾存在。再被告復就贈與部分提出下列證明及說明，經查：
　①被告提出其母乙○○○於107年10月18日與伊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參被證九光碟及被證十通話譯文，參院卷第267頁至第269頁)，欲證明丙○○曾於通話前一日至被告父母家中表示系爭土地就是要給被告的，惟該通話內容乃係乙○○○轉述丙○○至其家中所述之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且為丙○○之原意，實不得而知，原告對此亦質疑其證明力；況該通話內容只顯示乙○○○一人之聲音，別無被告之聲音，且乙○○○亦到庭證稱「因為是我打電話給我兒子(指被告)，我兒子不在現場，才沒有他的聲音」(參院卷一第468頁）、「可能是我一個孫女，就是被告的女兒，可能是她錄音（指就通話內容為錄音）的，但我沒有親眼看到」、「就是剛剛那個孫女范僑芸放給我聽的」等語（院卷一第470頁），顯見有刻意為對話並錄音之情形，是該對話內容是否確有對話對象，且通話對象即為被告，及通話時間就是在107年10月18日部分，甚有可疑。再證人乙○○○雖到庭又另證稱：「(系爭土地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因為丙○○說被告很認真，所以登記給他…」、「被告也沒有保管土地權狀」、「原證十之對話內容是我講的話，是丙○○來我家講的話，我再講給我兒子聽，我是打電話給我兒子，打電話應該是7、8年前的事，丙○○講給我聽後，我就打電話給被告，我不知道我被錄音，但我有聽到有人按下錄音鍵的聲音」等語(節錄，詳參院卷一第467頁），然證人乙○○○為被告之母，且為上開通話內容之當事人，是其就該部分所為之證述容有維護被告之疑；甚者，該通話譯文中是記載「他又說很好的話喔，他說那個甚麼台東的啊，榮昌他是大股，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在上面，我怎麼會不疼他？」、「你聽得懂嗎？說那個台東的，台東那是你的名字」、「他說『那是榮昌的名字，那我暗算那全部要給榮昌啊，他喔還不知我好，我對他這麼好他還不知道啊』」等語（參院卷一第269頁譯文原始對話內容，不加被告另以括號備註部分），是如僅以該對話原始譯文，在無對話者對方之對話情況相對照之情況下，實難分辯證人乙○○○當時究竟在轉述何人之話語何人知曉，而所謂「甚麼台東的啊」是否即指系爭土地亦無法特定。再證人乙○○○所稱丙○○提及『暗算』，於台語中之意思是指「打算」、「準備」、「計畫」之意，是若丙○○確有表示要將系爭土地贈與被告之意，亦非於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即有此意，於表示之時尚未付諸實現，僅為將來可能有此贈與之計劃而已，是無從以此對話內容即認被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時，即係基於其所謂家族企業之贈與契約。再者，該對話譯文中之開頭復提到「管他貸款不貸款，反正我們到真的要就要講清楚來啊，他就沒回人，沒答人啊，沒有答人啦！他講講我的話講到這裡他就走了，我不知道啦，剩下的我不知道啦」等語，似乎意指乙○○○所稱之丙○○並不願回應乙○○○某種問題，乙○○○始於對話中表達出很無可奈何的情緒，但證人乙○○○到庭卻稱不瞭解這部分是指何意（參院卷一第468頁)，是縱認該對話內容確為證人乙○○○與被告間之對話，亦難據以認定丙○○有以原告指定代表之身分或以范氏家族企業當家之身分至被告父母家當場承認系爭土地是贈與被告才登記在被告名下一事為真實。
　②被告雖又另提出被證九及被證十一關於被告之姐姐范靜枝與被告所營公司人員曾咏玲間之通話及其譯文(參本院卷一第271頁至273頁），原告對此通話者確為范靜枝與曾咏玲部分不為爭執，然爭執其證明力。而觀以該譯文內容係記載范靜枝提及（四老闆）說「我們兄弟80幾年的感情，你們不認識我，我也認識你，我怎麼可能會獨霸這個東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這就是暫時的」，然後(四老闆)又講「台東買一塊地，不知道買了幾千坪？榮昌所有家族的下一代都沒有，榮昌獨霸了40％，我怎麼怎麼會半點沒有給，我都怎麼會沒沒有半點的給那個第三房」等語，惟此所謂的土地是否即為系爭土地，本院並無法自該對話內容中得知。況依系爭土地與鄰地土地登記謄本，可知關於系爭土地之面積分別為808.08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共1,355.52平方公尺，而鄰地面積則為370.34平方公尺、318.71平方公尺，合計共689.05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與鄰地之面積總計為2,044.57平方公尺，是若謂上開對話內容中所稱之40％，是以系爭土地及鄰地為論述標的並加以計算所有權比例，惟系爭土地之面積顯為系爭土地與鄰地土地總面積之66％（1,355.52/2,044.57=0.66，算至小數點後二位)，亦非40％，是實難以推知究竟范靜枝與曾咏玲間對話內容意指為何。故被告欲以此對話內容做為原告指定代表丙○○確實有承認已將系爭土地贈與被告一事，亦無足可採。
　③被告又稱其若非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原告指定法代丙○○為何會交付被證十三至被證十五之資料（參本院卷一第499頁至第519頁)，惟原告否認此等文件為丙○○所交付，被告就何人交付資料部分並無舉證證明之，而被告之母乙○○○已證稱其曾至台東簽名而有參與重劃會議，故被告亦有可能自其母處取得該等資料。況被告亦屬范族家族企業所屬成員之一，縱丙○○將相關資料交付之，亦屬合理，但此等文件究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僅為重劃會之相關資料，故並不能因被告持有該文件，即認系爭土地為被告實質所有之財產。
　④綜合上開所述，可認被告並無法證明系爭土地係經由范氏何位長輩應允贈與，且有經范氏家族企業之當家即原告指定代表丙○○承認係贈與被告始登記在被告名下一情，是被告就系爭土地為何登記在其名下部分，顯難為合理之論述及證明，不足採信。　
　⑻被告又主張范氏三房范金清名下所有不動產之權狀(下稱另案不動產、另案不動產權狀)，亦交由范氏家族企業保管，但遭丙○○之女范琴無權占有並拒絕返還，後即訴請范琴返還，且范琴於訴訟中亦係辯稱該等不動產亦為范氏家族企業借名登記在范金清名下，後該訴訟即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1年度上字第691號案民事判決范琴應歸還該等不動產權狀予范金清(下稱另案二審訴訟)，本案情形與此訴訟情形相同，亦應認無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等語。然查，參以另案二審訴訟判決書(附本院卷一第227頁至第235)，可知該案係認定「丙○○曾出具聲明書，表示代為保管另案不動產權狀正本不慎遺失並致范金清、范蕭英妹收執，後范金清始聲請補發權狀，惟范琴卻就此提出異議，范金清自此始查知另案不動產權狀由范琴占有。且范琴於該案中先表達另案不動產係范家公產，後又改稱為丙○○個人單獨出資購買，實屬丙○○個人私有財產，而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復主張其係受丙○○之授權而保管權狀，但卻無法說明究竟何人始為借名登記契約之借名人，范金清並於該案中主張另案不動產均為其個人以承包工程之獲利所陸續購入」等情，顯與本案被告承認其未就系爭土地為出資，亦未使用過系爭土地，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確係交由范氏家族企業保管等並不相同，是被告主張可以另案訴訟結果推論本案被告並非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之出名人，而係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等，即無足採。被告又稱登記在已退出家族企業之二房與六房名下仍有鄰地所有權登記，亦未經原告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故認系爭不動產雖登記在被告名下，亦無從認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參院卷一第168頁)。然就不動產登記而言，有其各自之內部關係，包括出資、管理使用及權狀之保管，無法一概而論，是關於二房、六房登記為鄰地所有權人之法律關係，與本案系爭土地之實質情形，並無相關，本院不加以論斷，而如本院前述，故被告執以為辯，亦不足採。
　⑼揆諸上開說明，足認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是由原告任借名人、被告任出名人，兩造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始登記在被告名下一情確實真實。再本院已依上開說明認定系爭借名登記契約確為存在，原告再請求傳訊范琴到庭為證，即無必要，附此敘明。　　　　　
　㈡原告之訴是否有理由？　
　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此為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41條第2項及179條所明定。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之一方既係借用他方名義辦理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且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之無名契約，自得類推適用委任關係終止、消滅之規定。故借名登記契約成立後，當事人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而於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或消滅後，借名人得請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之財產(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55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不動產之借名契約關係經終止者，基於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之返還請求權，自得請求他方移轉不動產所有權登記（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1148號判決意旨參照）。借名登記契約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於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或消滅後，借名人給付之目的即歸於消滅，出名人仍保有登記財產之所有權登記，自屬不當得利，應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借名人，以返還其無法律上原因所受利益，俾矯正欠缺法律關係之財貨損益變動之狀態（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42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是查，兩造既確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隨時終止該契約。而原告復於112年12月1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表示要以起訴狀終止兩造間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而該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5月2日當庭送達被告，被告復於113年4月19日委任訴訟代理人前來閱卷，原告並於113年4月19日提出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陳報二狀，已重申要終止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之意，被告更於113年4月25日提出答辯狀否認原告起訴狀所認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存在，並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且於113年5月2日當庭確認有收受上開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陳報二狀，是可認原告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被告，兩造就系爭土地所成立之借名登記契約即經合法終止在案。
　⒊原告既已合法終止兩造就系爭土地所成立之借名登記契約，則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被告，自屬有據。
　⒋末按土地法第79條之1規定：「聲請保全左列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一、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二、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變更之請求權。三、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前項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又土地法第78條第8款所稱限制登記，謂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權利所為之登記。前項限制登記，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及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136條定有明文。而土地法第79條之1預告登記，係為保全權利之得喪變更請求權之暫時登記，預告登記屬於限制登記之一種，其目的在於限制土地權利人為全部或一部處分其土地權利，於預告登記未塗銷前，保持原有狀態，以避免土地權利關係人遭受不測之損害。故預告登記性質上僅為保全物權變動之過渡登記，縱已辦妥預告登記，既未取得物權，不生物權變動之效力，依物權法定主義，預告登記之內容應不具有物權效力。依土地法第79條之1第2項規定，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則預告登記只為公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係，其拘束效力，不及於繼受取得其物之人甚明。預告登記所保全之請求權，其性質為債權，並非物權。是查，系爭土地雖經被告與其子范書瑋申請為預告登記，然此僅為被告父子間之債之關係，並非法定之物權，亦無法排除法院判決之效力。是在該預告登記仍存在之情況下，原告仍得訴請被告移轉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在合法終止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後，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靜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敏如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5號
原      告  通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范振修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被      告  范榮昌  
訴訟代理人  蔡岳龍律師
            黃立心律師
            郭桓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於民國113年9
月24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於台東縣○○鎮○○段0000○0000地號土地移轉所
    有權登記予原告。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經查，原告(於民國78年5月18日設立)在提起本案訴訟時之
    法定代理人為法人股東即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3
    年12月11日所設立，下稱真真堂公司），有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料附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22頁可參，真真
    堂公司並於原告起訴後，於113年3月26日具狀指定代表人丙
    ○○（丙○○為後述系爭土地標購並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原告之董
    事長，參院卷一第107頁至第109頁，後並任真真堂之董事長
    ，並由真真堂公司擔任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下簡稱丙○○
    為原告指定法代）代表原告執行職務及出具委任訴訟代理人
    之委任狀部分，有該書狀附本院卷第71頁至第77頁可參，合
    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聲明原係請求被
    告應將坐落於重劃前台東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該土地再經重劃而分割成同段1310、1320地號土地，
    面積各為808.08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為1,355.
    52平方公尺)、173-1地號土地(下稱鄰地， 該土地再經重劃
    而分割成同段1311、1319地號土地，面積各為370.34平方公
    尺、318.71平方公尺，合計為689.05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
    面積合計為2,044.57平方公尺)，均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
    ，後於113年4月19日提出書狀變更聲明之請求，表示僅請求
    被告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不再請求鄰地部分，有該民
    事變更訴之聲明暨陳報狀附本院卷一第125頁至第128頁。經
    核，原告上開變更，乃係減縮請求事項，並非訴之變更，揆
    諸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部分：
  ㈠緣原告公司因於99年2月2日及100年2月24日，有意標購台灣
    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汽公司，已於100年7月11日
    解散)名下所有系爭土地及鄰地，但為日後土地組織重劃會
    後，辦理重劃表決時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在登記人數上之優勢
    ，除以原告名義參與鄰地之標售外，另借用被告之名義參與
    系爭土地之公開標售，並於標得後，於100年5月2日借用被
    告之名義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且由原告保管系爭土
    地之所有權狀，再於000年0月間將鄰地所有權應有部分7/8
    分別移轉登記至原告當時之董事長丙○○之其他兄弟、兄弟配
    偶及承辦標購、重劃業務之承辦人員甲○○共計7人名下，使
    每人取得所有權應有有部分1/8，以增加所有權人之登記人
    數。另就系爭土地之標售金新臺幣（下同）1,618萬元部分
    ，原告即委請甲○○先代墊其中之押標金50萬元，再由原告以
    訴外人范揚登簽發之支票支付第一期款320萬元，及使用之
    前以被告名義向上海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商銀
    ）申設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詳細帳號詳卷，下
    稱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匯款處理標售金尾款1,248萬元付款
    事宜，而完成系爭土地標售金之支付。原告嗣並將系爭土地
    委託九宜工程顧問公司辦理重劃業務。是系爭土地取得之資
    金確由原告支付，標售事宜亦由原告負擔處理，標得系爭土
    地而登記在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狀亦由原告保管，且由原告實
    際使用系爭土地委由他人辦理重劃事務，足認兩造確就系爭
    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始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
    ，被告僅為借名登記契約之出名人。
  ㈡詎被告明知其僅為系爭土地之出名登記人，並非真正所有權
    人，亦明知系爭土地權狀係由原告保管中，並無遺失等情事
    ，卻向台東縣台東地政事務所謊稱土地權狀已遺失而補發新
    權狀，並據以與其子范書瑋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不法犯
    意聯絡，而於108年11間20日向台東縣台東地政事務申請就
    系爭土地為預告登記，並於108年12月25日登記由訴外人范
    書瑋成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下稱系爭預告登記)，被告則為
    義務人，預告登記內容為「茲為保全該標的物權利之移轉，
    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請求權人前不得移轉予他人」(下
    稱系爭預告登記)，被告上開申請補發土地新權狀部分，並
    已經原告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在案。
  ㈢被告上開補發權狀並為預告登記之行為，顯已嚴重妨礙原告
    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之自由，並動搖兩造就系爭土地
    借用被告名義登記之原有信任基礎，為此，原告爰類推適用
    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以本案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兩
    造間之借名登記契約，並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依民
    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移轉所有
    權登記予原告。
　㈣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訴訟
    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部分：
　㈠緣被告所屬之范氏家族企業泛稱「通德貨運公司」，內部習
    稱「通德」公司，原係由先袓范阿瓠所創立，范阿瓠並生育
    七子，長子於50年間即已分家不參與家族事業，嗣范阿瓠於
    54年間死亡，當時六子范高橋、七子范金銅(之後與范吳雙
    妹結婚)尚未成年，乃推由二子范振湘擔任家族企業當家者
    ，對外代表家族事業及重大事務決策，三房范金墩(配偶為
    乙○○○，子女為范榮煌、范靜枝與被告，被告之配偶為丁彩
    勤，生有子女范書瑋及范僑芸、范僑芯)則從事家族企業中
    關於起重、貨運及進出口貿易業務。四房丙○○(配偶為許富
    珠，子女為范文德與范琴)原為警察，後回至家族企業協助
    范振湘擔任管理工作。五房范金清(配偶為范蕭英妹)則負責
    家族企業中貨運業務及基礎工程營造，更曾至柬埔寨發展事
    業，是范氏家族企業即由二、三、四、五房為主要經營者，
    後並於70年間收購經營不良之「皇宮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且將之改名為中壢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壢客運公
    司），納為家族事業版圖中，故總計范氏家族企業主要是包
    括原告通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客運公司、通得汽車貨
    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通通汽車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及通
    德大汽車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等。後因二房范振湘於95年
    間因腦溢血死亡後，眾人即推舉四房丙○○繼續擔任家族企業
    之當家者，對外代表家族企業，嗣後二房之後人即退出家族
    企業之運作，並已分家。
　㈡再前因二房范振湘之提議，家族眾人於數10年前即有將印鑑
    章交出，由家族企業統一保管之慣行，後並均向上海商銀申
    設銀行帳戶，且將申設取得之帳戶存摺交由家族企業統一保
    管，被告本人亦有申設被告上海商銀帳戶，並與印鑑章共同
    將之交由家族企業保管。是范氏家族企業統一保管家族眾人
    之印鑑章及銀行存摺，及代理家族眾人處理日常庶務、所得
    稅之申報及支付工作。
　㈢又被告否認系爭土地係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原告應就該借
    名登記契約之存在，及兩造係於何時、何地由何人以何方式
    達成如何之合意部分負舉證之責。系爭土地實係范氏家族三
    至七房之長輩經討論後，認為三房中，被告對於家族企業貢
    獻甚鉅，但未獲得對補償報酬，故以家族企業之資金於99年
    間物色而購入系爭土地，並登記在被告名下以為補貼，原告
    指定法代丙○○並曾於107年10月17日至被告父母住處，親口
    表示系爭土地就是要贈與被告所有，並非借名登記，在場之
    被告姐姐范靜枝對此還因己身未因此分得財產而心生不滿，
    被告之母親乙○○○並於翌日將此段話語以電話轉述被告，范
    靜枝則於數日後以電話聯繫被告所經營公司之會計人員曾咏
    玲抱怨丙○○上開對話，可見原告借名登記之主張顯與事實不
    符。
　㈣至原告雖稱為取得土地重劃時表決上之優勢，始將系爭土地
    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然台汽公司在標售土地時，除系爭土
    地外，尚包括鄰地在內，若原告欲使原告可取得表決上之優
    勢，自應將登記在被告名下之系爭土地全部或其中部分，再
    移轉登記予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始為合理，怎會反將已登記在
    原告名下之鄰地，移轉登記給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僅留對鄰
    地應有部分1/8之權利，此顯不合理。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參諸兩造上開陳述，可知本案爭點即為：㈠兩
    造間是否有就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部分，成立借名登記
    契約？㈡原告之訴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有就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部分，成立借名登記
    契約？
　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
    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
    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
    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
    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
    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是借名人有將該財產所有
    權移轉予出名人之意思表示，出名人亦有同意該財產所有權
    移轉於己之意思表示，並依法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手續者，
    出名人即取得該財產之所有權，僅出名人基於其與借名人間
    之內部關係（即借名登記契約），對於借名人負契約約定之
    義務，及於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時，負將借名登記之物返還予
    借名人之給付義務」、「借名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
    自己之財產置於他方名下，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收益、
    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之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
    間借名契約之約定，通常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
    產之權利，借名人始為真正所有人或權利人」(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663號裁判意旨參照
    ）。
　⒉又按借名登記契約，須出名者與借名者間有借名登記之意思
    表示合致，始能成立。然意思表示是否合致，所探求者為客
    觀上得認知之意思，法院應綜合締約過程顯現於外之事實，
    斟酌交易習慣，本於推理之作用，依誠信原則合理認定之（
    112年度台上字第186號民事判決）。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
    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
    證之責任，惟此特別要件之具備，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
    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
    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參照）。再原告對
    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就所抗辯之事實，
    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如被告就此利
    己之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應為其不利益之裁判（最
    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6號判決參照）。原告既主張系
    爭土地係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兩造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但
    未簽立書面等語，惟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即應就兩造確
    已達成借名登記契約意思表示合致部分負舉證之責。
　⒊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
    ，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無論直接證
    據或間接證據，當事人為民事訴訟上之舉證證明，如已達證
    據能證明事實存在之可能性大於不存在之可能性之優勢證據
    程度時，應認其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而他
    造訴訟當事人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他造對
    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反證之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配
    之原則。在借名登記關係爭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
    契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
    用收益等已證明之客觀情形推論之。再借名登記之當事人通
    常約定由借名人執有管理地政事務所發給之不動產所有權狀
    ，使借名之不動產不致遭出名人擅自處分，以保障借名人之
    自身權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111年度台上
    字第133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74號判決可資參照）。在借
    名登記關係爭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契約等直接證
    據以供證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用收益等已證
    明之客觀情形推論之，惟此僅係證明方法之一，非謂有該客
    觀事實存在，即謂當然存有借名登記關係（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參照）。亦即，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
    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
    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決可參）
    。是以，原告雖主張兩造無簽立書面借名登記契約，然原告
    非不得以其他間接證明加以證明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故查
    ：　
　⑴系爭土地及鄰地，原均為台汽公司所有並欲出售，後以被告
    之名義及1,618萬元標得系爭土地，並於100年5月2日登記在
    被告名下，另以原告之名義及3,130萬元標得鄰地，並於100
    年5月2日登記在原告名下，再於100年6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
    登記在原告(當時之董事長為四房丙○○)、訴外人范金墩(三
    房)、范高橋(六房)、乙○○○(三房配偶)、許富珠(四房配偶)
    、范蕭英妹(五房配偶)、范吳雙妹(七房配偶)、甲○○（系爭
    土地標購及重劃事務之承辦人，詳如後述）等8人名下【以
    上所稱三至七房，係以范阿瓠所生子之次序別代稱之】，每
    人應有部分比例各為1/8。嗣系爭土地、鄰地及週遭土地經
    重劃後，系爭土地即分為1310地號、1320地號土地(面積各
    為808.08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為1,355.52平方
    公尺)，並於105年3月14日以土地重劃為原因繼續登記在被
    告名下；至鄰地經重劃後，亦於同日分為1311、1319地號土
    地(面積各為370.34平方公尺、318.71平方公尺，合計為689
    .05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合計面積為2,044.57平方公尺)，
    亦以土地重劃為原因繼續登記在原告、訴外人范金墩、范高
    橋、乙○○○、許富珠、范蕭英妹、范吳雙妹、甲○○等8人名下
    等情，有系爭土地及鄰地之登記謄本、異動索引資料、台汽
    公司開標紀錄等資料，附本院卷一第27頁至第32頁、第95頁
    至第124頁、第135頁至第151頁、第243頁至第265頁、第315
    頁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⑵再被告上海商銀帳戶確以被告之名義向上海商銀所申設，申
    設後迄今，均非由被告保管使用，該帳戶內之存款部分亦非
    被告所有等，為被告所不爭執，被告於訴外人范琴被訴偽造
    文書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114號刑案案件中（范琴於該案
    中已經判決無罪，現上訴審理中），亦證稱其並不清楚被告
    上海商銀帳戶，其只知道有此帳號，關於該帳戶之存摺及印
    章均在通得公司(依被告於本案答辯狀所述，此乃指范氏家
    族企業之總稱)，其對該帳戶並沒有實質控制力(參本院卷一
    第350頁、第351頁、第366頁)，是可認該帳戶雖以被告名義
    所申請，然其並非該帳戶之實質使用人。而關於系爭土地之
    標售金，原告主張係先由訴外人甲○○先代墊其中之押標金50
    萬元，再由原告當時之董事長丙○○以其個人帳戶匯款歸還甲
    ○○。另由原告以訴外人范揚登所簽發票面金額為320萬之支
    票支付第一期款項，再以被告無實質支配之被告上海商銀帳
    戶匯款支付剩餘尾款1,248萬元，而完成系爭土地標售金之
    支付，另關於標購系爭土地所支出之印花稅、土地買賣登記
    規費，及後續系爭土地之地價稅等亦由原告所支出等語，而
    被告亦自承其確未就系爭土地支付過任何款項，並有原告所
    提出之匯款申請書、支票、存摺明細、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
    稅額繳款書、地政事務所統一收據、地價稅繳款書等資料附
    本院卷一第35頁至第39頁、第129頁、第333頁至第337頁可
    參。是以，依上所述，可知被告並未就系土地之標售部分支
    付過任何標售金或與移轉所有權登記有關之稅費。　
　⑶又被告並不否認在向台汽公司標購系爭土地時，其未曾參與
    ，而參以原告所提出之原證十五關於【台汽公司通知被告召
    開研商「變更成功都市計劃（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
    細表編號六（變更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案，自辦市地重劃相關事宜會議紀錄】（參院卷第32
    7頁至第331頁），其上確實記載列席人員「丁○○」部分由丙
    ○○所代理出席等情，而關於丁○○之聯絡人，亦係記載為「甲
    ○○」，被告雖爭執該證物形式上之真正，然被告並未否認甲
    ○○係負責處理關於系爭土地與鄰地標購、重劃事宜之人，而
    甲○○復已到庭證稱：「系爭土地之前為台汽公司所有，是原
    告去標售這塊土地，在投標單上載明是由被告投標，我當時
    有在投標現場，大部分的投標事務是由我來處理，…我當時
    是跟丙○○一起參與投標」、「丙○○購入系爭土地後，確實有
    辦自辦市地重劃，我從頭到尾都有處理」、「被告沒有參與
    系爭土地購入至整合、重劃間之相關過程」等語(參本院卷
    一第455頁、第457頁)，證人即被告之母乙○○○亦到庭證稱：
    「我認識甲○○，丙○○說甲○○是在台東管理土地之人，因為土
    地太遠，他會管理。我去台東簽名時侯，甲○○也有去」等語
    （參本院卷一第465頁)，故由此足認甲○○確實為負責處理土
    地標售及重劃事宜之承辦人員。而甲○○復到庭證稱：其確曾
    看過該原證十五，確係由伊與丙○○去成功鎮公所參加台汽公
    司主辦之自辦市地重劃會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60頁），是
    足認原證十五之真正，更可認被告確實未曾參與系爭土地之
    標購事宜，該標購及後續土地登記、重劃事宜，均由原告當
    時之董事長即丙○○及其指定之甲○○負責辦理，甲○○於重劃事
    宜中更擔任被告之聯絡人，原告公司始會將鄰地應有部分所
    有權1/8登記在甲○○名下，以利其參與重劃會之進行。是若
    謂被告係經范氏家族長輩同意將系爭土地登記在伊名下以為
    贈與，被告自應會積極參與土地之標購、登記事宜及後續之
    重劃事宜，然被告就此等部分卻未有任何參與，顯與一般土
    地所有權人自行管理、處分所有土地之情形不同。　
　⑷被告雖辯稱如原告一開始即為購入系爭土地及鄰地，則合理
    之作法，應該是將面積較小且形狀不方正之鄰地借名登記在
    被告名下，並由原告擔任面積較大且形狀方正之系爭土地所
    有權人，惟實際上之作法卻為相反；再如為衝高參與重劃會
    所有權人之人數，亦應該是將已登記在被告名下之系爭土地
    而非鄰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至家族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名下
    ，以避免稀釋原告對於全部土地之支配權限，足見原告就此
    部分之說明與事實不符。然證人甲○○就此已證稱「買了系爭
    土地之後，才知道台汽公司有疏忽，才又去買了鄰地，因為
    系爭土地不能做為住宅用地，是機關用地，台汽公司說如果
    將鄰地先捐給政府，系爭土地就可以變更為住宅用地，但台
    汽公司在這個程序還沒有進行完畢前，就先標售系爭土地，
    所以原告始以自己名義去標售鄰地，就是要處理未進行完畢
    的上開流程」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57頁)，由此可證原告一
    開始之計劃既係以一自然人而非公司之身分參與系爭土地之
    標購，始會以被告之名義參與投標，並在系爭土地標購款之
    給付時，不但令甲○○代墊押金，復使用第三人之客票及被告
    申辦之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加以付款，並將鄰地之所有權應有
    部分7/8分別移轉至各房或其配偶名下及重劃承辦人員甲○○
    名下，僅保留應有部分1/8，而使原告此一法人角色於外觀
    上，在該重劃事業中淡出，避免「重劃會遭認由原告公司把
    持，增加重劃進行之困擾」、「增加持有稅賦之可能」，故
    此等操作於現今土地交易及重劃開發實務上，並非少見，是
    被告該部分所辯亦不足採信。至於其他各房或其配偶為何取
    得鄰地所有權登記部分，究竟是否亦為借名登記，則須視其
    等內部關係而定，此部分並非本案須審究之重點，故本院就
    此即不為論斷。再證人甲○○復證稱：「在93年間台汽公司跟
    內政部有說系爭土地與鄰地要自辦市地重劃，才可以變更系
    爭土地為住宅用地，丙○○購入系爭土地後，確實有辦自辦市
    地重劃，我從頭到尾都有參與」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57頁)
    ，再佐以上開說明，可認原告當初確係為開發系爭土地做為
    住宅用地，始以被告名義購入土地，但因為台汽公司之疏失
    且承諾當地政府要進行自辦市地重劃及系爭土地之性質，原
    告才會再以自己之名義購入鄰地，並進行自辦重劃，以此更
    可認系爭土地純粹是原告公司為進行土地投資始遠赴臺東縣
    購入，而非為將土地贈與被告始參與標購業務，否則原告自
    可在被告實質生活區域即桃園市中壢區內購買土地贈與被告
    即可，何須購入遠在臺東縣之系爭土地。再依上所述，更可
    認系爭土地後續亦係由原告公司實質管理處分而進行自辦市
    地重劃事務，被告就此亦未爭執其並未實質使用過系爭土地
    一情。
　⑸又被告亦不爭執系爭土地經標購並登記在伊名下後，其未曾
    保管過該土地所有權狀，其並表示將土地所有權狀交予家族
    公司保管，此為家族公司之通見狀況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22
    頁)，後又改稱范氏家族企業確實有與一般家族企業常見的
    不動產權狀保存方式不同的狀況(參本院卷一第424頁)，前
    後已有矛盾。惟若系爭土地確如被告所述，係經范氏家族長
    輩贈與而登記在被告名下，即為被告所稱為其個人之私產，
    既為私產，何以須將權狀交予范氏家族企業保管，如此將導
    致家族企業之公產及家族中成員個人之私產混淆不清之情形
    ，故被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為何非由自己保管，而交予范
    氏家族企業保管一事，顯未能為合理之說明。況被告明知原
    告自始即保管系爭土地所有權狀中，如被告確為系爭土地之
    真正所有權人，且已經原告指定法代丙○○至其父母家中承認
    此事，其亦握有如被證九至十一之證物(詳如後述)，被告自
    可向原告取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甚至提起民事訴訟訴請
    原告返還。然被告卻捨此不為，反而逕自向地政事務所謊稱
    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已遺失而申請補發後，並據以向地政事
    務所申請為系爭預告登記，顯欲企圖妨礙原告管理、使用及
    處分系爭土地，是由此亦可認被告謊稱權狀遺失及辦理預告
    登記部分，正可顯現其並非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
　⑹綜上所述，可知系爭土地購入之目的，即係原告為以系爭土
    地為興建住宅之投資，並在不得已情況下併為購入鄰地，且
    以此系爭土地與鄰地進行所謂「成功都市計劃中自辦市地重
    劃」，由原告當時董事長丙○○為原告負責處理土地標購事宜
    ，並指派證人甲○○處理各項付款及後續細節，而該標購資金
    ，亦係由原告負責籌措支付，被告並無支付過任何款項，後
    該土地標購後雖登記在被告名下，但被告未曾取得保管過該
    土地之所有權狀，系爭土地亦未曾由被告實質使用管理過，
    均由原告據以進行市地自辦重劃業務中，確已符合一般借名
    登記契約，當由借名人出資、保管使用權狀及管理、使用之
    外觀。惟雖有該等外觀，雖不必然可認定「原告即為借名人
    、被告為出名人」而有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惟兩造並非如
    夫妻、父母子女般，有著親密之關係，或有同居共財並共同
    保管財產文件之關係，是若謂兩造未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
    記契約，實難合理解釋何以系爭土地未供被告自己使用及參
    與土地重劃，而原告出資標購系爭土地與鄰地後，卻僅登記
    為鄰地所有權人，而將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之原因。而
    被告復自承丙○○即為范氏家族企業之當家，范氏家族所屬各
    房人員均自願交付印鑑章、向上海商銀所開設之帳戶，由范
    氏家負責保管、使用，是應認於此情況下，被告雖登記系爭
    土地之所有權人，然其僅范氏家族企業借名登記之出名人，
    此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應係由被告概括同意由家族
    企業借用其名義處理不動產投資為之，而非個別就不動產或
    投資事項逐一確認。再佐以鄰地原係登記在原告名下，可認
    范氏家族企業就系爭土原及鄰地部分，係統一由歸屬家族企
    業中之原告公司負責處理，故借名登記之借名人即為原告公
    司無誤。準此，原告確已針對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
    契約且意思表示合致部分加以舉證，而達優勢證明之程度；
    被告如認系爭土地登記其名下之原因，非因借名登記契約所
    致，被告就此即應負證明之責。
　⑺是被告雖稱其之所以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係因范氏
    家族企業三房至七房之長輩感念其對家族企業之貢獻，始以
    登記其為所有權人之方式，將系爭土地贈與之等語。然被告
    所稱之范氏企業長輩，係指范阿瓠所生之三子至七子，即其
    等所稱之三至七房，包括三房范金墩、四房范振修、五房范
    金清、六房范高橋、七房范金銅。而參以原告公司於99年11
    月22日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參院卷一第108頁），可知於系爭
    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原告公司當時之董事長即為二房丙
    ○○、董事則為三房范金墩及六房范高橋，監察人則為丙○○之
    子范文德，是原告公司當時確屬被告所稱之范氏企業之一無
    誤。而台汽公司在標售系爭土地時，因三房范金墩即為被告
    之父親，是其應不可能為被告所稱之長輩，否則即有利益廻
    避之問題，況若確有長輩表示贈與一事，被告應可直接指出
    是由三至七房中何房之長輩同意將系爭土地贈與伊始登記在
    伊名下，然被告就此卻僅泛稱范氏家族三房至七房長輩，是
    該部分是否屬實，已屬可議。再被告既主張范氏家族企業之
    當家為四房丙○○，即系爭土地標售時之原告董事長，則無論
    何長輩要求將土地贈與被告，均應得丙○○之同意始可能付諸
    實行，且至少應為被告及其父母所知悉，惟被告之母乙○○○
    卻到庭證稱不知悉何位范氏家族長輩有於何時向被告表示系
    爭土地要給被告之具體經過(參本院卷一第468頁），則是否
    確有該贈與行為之存在等語，實有可疑；乙○○○就此再稱范
    氏家族長輩為將土地給被告有書立贈與契約，但都未拿出一
    情(參本院卷一第468頁），是若乙○○○上開所述為真，則范
    氏家族長輩未提出書面贈與契約，是否係最後決定不予贈與
    或為他因，未可得知，但均令人懷疑被告所稱之贈與契約是
    否確曾存在。再被告復就贈與部分提出下列證明及說明，經
    查：
　①被告提出其母乙○○○於107年10月18日與伊間之電話錄音內容(
    參被證九光碟及被證十通話譯文，參院卷第267頁至第269頁
    )，欲證明丙○○曾於通話前一日至被告父母家中表示系爭土
    地就是要給被告的，惟該通話內容乃係乙○○○轉述丙○○至其
    家中所述之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且為丙○○之原意，實不得
    而知，原告對此亦質疑其證明力；況該通話內容只顯示乙○○
    ○一人之聲音，別無被告之聲音，且乙○○○亦到庭證稱「因為
    是我打電話給我兒子(指被告)，我兒子不在現場，才沒有他
    的聲音」(參院卷一第468頁）、「可能是我一個孫女，就是
    被告的女兒，可能是她錄音（指就通話內容為錄音）的，但
    我沒有親眼看到」、「就是剛剛那個孫女范僑芸放給我聽的
    」等語（院卷一第470頁），顯見有刻意為對話並錄音之情
    形，是該對話內容是否確有對話對象，且通話對象即為被告
    ，及通話時間就是在107年10月18日部分，甚有可疑。再證
    人乙○○○雖到庭又另證稱：「(系爭土地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
    )因為丙○○說被告很認真，所以登記給他…」、「被告也沒有
    保管土地權狀」、「原證十之對話內容是我講的話，是丙○○
    來我家講的話，我再講給我兒子聽，我是打電話給我兒子，
    打電話應該是7、8年前的事，丙○○講給我聽後，我就打電話
    給被告，我不知道我被錄音，但我有聽到有人按下錄音鍵的
    聲音」等語(節錄，詳參院卷一第467頁），然證人乙○○○為
    被告之母，且為上開通話內容之當事人，是其就該部分所為
    之證述容有維護被告之疑；甚者，該通話譯文中是記載「他
    又說很好的話喔，他說那個甚麼台東的啊，榮昌他是大股，
    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在上面，我怎麼會不疼他？」、「你聽
    得懂嗎？說那個台東的，台東那是你的名字」、「他說『那
    是榮昌的名字，那我暗算那全部要給榮昌啊，他喔還不知我
    好，我對他這麼好他還不知道啊』」等語（參院卷一第269頁
    譯文原始對話內容，不加被告另以括號備註部分），是如僅
    以該對話原始譯文，在無對話者對方之對話情況相對照之情
    況下，實難分辯證人乙○○○當時究竟在轉述何人之話語何人
    知曉，而所謂「甚麼台東的啊」是否即指系爭土地亦無法特
    定。再證人乙○○○所稱丙○○提及『暗算』，於台語中之意思是
    指「打算」、「準備」、「計畫」之意，是若丙○○確有表示
    要將系爭土地贈與被告之意，亦非於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即有
    此意，於表示之時尚未付諸實現，僅為將來可能有此贈與之
    計劃而已，是無從以此對話內容即認被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
    權登記時，即係基於其所謂家族企業之贈與契約。再者，該
    對話譯文中之開頭復提到「管他貸款不貸款，反正我們到真
    的要就要講清楚來啊，他就沒回人，沒答人啊，沒有答人啦
    ！他講講我的話講到這裡他就走了，我不知道啦，剩下的我
    不知道啦」等語，似乎意指乙○○○所稱之丙○○並不願回應乙○
    ○○某種問題，乙○○○始於對話中表達出很無可奈何的情緒，
    但證人乙○○○到庭卻稱不瞭解這部分是指何意（參院卷一第4
    68頁)，是縱認該對話內容確為證人乙○○○與被告間之對話，
    亦難據以認定丙○○有以原告指定代表之身分或以范氏家族企
    業當家之身分至被告父母家當場承認系爭土地是贈與被告才
    登記在被告名下一事為真實。
　②被告雖又另提出被證九及被證十一關於被告之姐姐范靜枝與
    被告所營公司人員曾咏玲間之通話及其譯文(參本院卷一第2
    71頁至273頁），原告對此通話者確為范靜枝與曾咏玲部分
    不為爭執，然爭執其證明力。而觀以該譯文內容係記載范靜
    枝提及（四老闆）說「我們兄弟80幾年的感情，你們不認識
    我，我也認識你，我怎麼可能會獨霸這個東西？那是不可能
    的事情。這就是暫時的」，然後(四老闆)又講「台東買一塊
    地，不知道買了幾千坪？榮昌所有家族的下一代都沒有，榮
    昌獨霸了40％，我怎麼怎麼會半點沒有給，我都怎麼會沒沒
    有半點的給那個第三房」等語，惟此所謂的土地是否即為系
    爭土地，本院並無法自該對話內容中得知。況依系爭土地與
    鄰地土地登記謄本，可知關於系爭土地之面積分別為808.08
    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共1,355.52平方公尺，而
    鄰地面積則為370.34平方公尺、318.71平方公尺，合計共68
    9.05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與鄰地之面積總計為2,044.57平方
    公尺，是若謂上開對話內容中所稱之40％，是以系爭土地及
    鄰地為論述標的並加以計算所有權比例，惟系爭土地之面積
    顯為系爭土地與鄰地土地總面積之66％（1,355.52/2,044.57
    =0.66，算至小數點後二位)，亦非40％，是實難以推知究竟
    范靜枝與曾咏玲間對話內容意指為何。故被告欲以此對話內
    容做為原告指定代表丙○○確實有承認已將系爭土地贈與被告
    一事，亦無足可採。
　③被告又稱其若非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原告指定法代丙○
    ○為何會交付被證十三至被證十五之資料（參本院卷一第499
    頁至第519頁)，惟原告否認此等文件為丙○○所交付，被告就
    何人交付資料部分並無舉證證明之，而被告之母乙○○○已證
    稱其曾至台東簽名而有參與重劃會議，故被告亦有可能自其
    母處取得該等資料。況被告亦屬范族家族企業所屬成員之一
    ，縱丙○○將相關資料交付之，亦屬合理，但此等文件究非系
    爭土地之所有權狀，僅為重劃會之相關資料，故並不能因被
    告持有該文件，即認系爭土地為被告實質所有之財產。
　④綜合上開所述，可認被告並無法證明系爭土地係經由范氏何
    位長輩應允贈與，且有經范氏家族企業之當家即原告指定代
    表丙○○承認係贈與被告始登記在被告名下一情，是被告就系
    爭土地為何登記在其名下部分，顯難為合理之論述及證明，
    不足採信。　
　⑻被告又主張范氏三房范金清名下所有不動產之權狀(下稱另案
    不動產、另案不動產權狀)，亦交由范氏家族企業保管，但
    遭丙○○之女范琴無權占有並拒絕返還，後即訴請范琴返還，
    且范琴於訴訟中亦係辯稱該等不動產亦為范氏家族企業借名
    登記在范金清名下，後該訴訟即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3年3月
    27日以111年度上字第691號案民事判決范琴應歸還該等不動
    產權狀予范金清(下稱另案二審訴訟)，本案情形與此訴訟情
    形相同，亦應認無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等語。然查，參
    以另案二審訴訟判決書(附本院卷一第227頁至第235)，可知
    該案係認定「丙○○曾出具聲明書，表示代為保管另案不動產
    權狀正本不慎遺失並致范金清、范蕭英妹收執，後范金清始
    聲請補發權狀，惟范琴卻就此提出異議，范金清自此始查知
    另案不動產權狀由范琴占有。且范琴於該案中先表達另案不
    動產係范家公產，後又改稱為丙○○個人單獨出資購買，實屬
    丙○○個人私有財產，而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復主張其係受
    丙○○之授權而保管權狀，但卻無法說明究竟何人始為借名登
    記契約之借名人，范金清並於該案中主張另案不動產均為其
    個人以承包工程之獲利所陸續購入」等情，顯與本案被告承
    認其未就系爭土地為出資，亦未使用過系爭土地，系爭土地
    所有權狀確係交由范氏家族企業保管等並不相同，是被告主
    張可以另案訴訟結果推論本案被告並非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之
    出名人，而係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等，即無足採。
    被告又稱登記在已退出家族企業之二房與六房名下仍有鄰地
    所有權登記，亦未經原告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故認系爭不
    動產雖登記在被告名下，亦無從認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
    參院卷一第168頁)。然就不動產登記而言，有其各自之內部
    關係，包括出資、管理使用及權狀之保管，無法一概而論，
    是關於二房、六房登記為鄰地所有權人之法律關係，與本案
    系爭土地之實質情形，並無相關，本院不加以論斷，而如本
    院前述，故被告執以為辯，亦不足採。
　⑼揆諸上開說明，足認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是由原告任借名人、
    被告任出名人，兩造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始登記在被
    告名下一情確實真實。再本院已依上開說明認定系爭借名登
    記契約確為存在，原告再請求傳訊范琴到庭為證，即無必要
    ，附此敘明。　　　　　
　㈡原告之訴是否有理由？　
　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受任人以自己
    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無法律上
    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
    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此為民法第549條
    第1項、第541條第2項及179條所明定。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
    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
    當事人之一方既係借用他方名義辦理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
    且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
    之無名契約，自得類推適用委任關係終止、消滅之規定。故
    借名登記契約成立後，當事人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而於借
    名登記契約終止或消滅後，借名人得請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
    記之財產(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55號民事判決參照)。
    次按不動產之借名契約關係經終止者，基於終止借名登記契
    約後之返還請求權，自得請求他方移轉不動產所有權登記（
    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1148號判決意旨參照）。借名登記
    契約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於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或消滅後，
    借名人給付之目的即歸於消滅，出名人仍保有登記財產之所
    有權登記，自屬不當得利，應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借名人，
    以返還其無法律上原因所受利益，俾矯正欠缺法律關係之財
    貨損益變動之狀態（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422號判決意旨
    參照）。
　⒉是查，兩造既確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自得類
    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隨時終止該契約。而原告
    復於112年12月1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表示要以起訴狀終止
    兩造間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而該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5月
    2日當庭送達被告，被告復於113年4月19日委任訴訟代理人
    前來閱卷，原告並於113年4月19日提出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
    陳報二狀，已重申要終止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之意，被告更於
    113年4月25日提出答辯狀否認原告起訴狀所認之借名登記法
    律關係存在，並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且於113年5月2日當庭
    確認有收受上開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陳報二狀，是可認原告
    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被告，兩造就系爭土地
    所成立之借名登記契約即經合法終止在案。
　⒊原告既已合法終止兩造就系爭土地所成立之借名登記契約，
    則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
    被告將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被告，自屬有據。
　⒋末按土地法第79條之1規定：「聲請保全左列請求權之預告登
    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一、關於
    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二、土地權利內容或次
    序變更之請求權。三、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前項預告登
    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
    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
    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又土地法第78
    條第8款所稱限制登記，謂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權利
    所為之登記。前項限制登記，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及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
    土地登記規則第136條定有明文。而土地法第79條之1預告登
    記，係為保全權利之得喪變更請求權之暫時登記，預告登記
    屬於限制登記之一種，其目的在於限制土地權利人為全部或
    一部處分其土地權利，於預告登記未塗銷前，保持原有狀態
    ，以避免土地權利關係人遭受不測之損害。故預告登記性質
    上僅為保全物權變動之過渡登記，縱已辦妥預告登記，既未
    取得物權，不生物權變動之效力，依物權法定主義，預告登
    記之內容應不具有物權效力。依土地法第79條之1第2項規定
    ，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
    於所登記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則預告登記只為公示預告
    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係，其拘束效力，不及
    於繼受取得其物之人甚明。預告登記所保全之請求權，其性
    質為債權，並非物權。是查，系爭土地雖經被告與其子范書
    瑋申請為預告登記，然此僅為被告父子間之債之關係，並非
    法定之物權，亦無法排除法院判決之效力。是在該預告登記
    仍存在之情況下，原告仍得訴請被告移轉系爭土地之所有權
    登記，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在合法終止兩造間就
    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後，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民
    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
    登記，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靜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鄭敏如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95號
原      告  通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范振修  
訴訟代理人  李銘洲律師
複代理人    黃唯鑫律師
被      告  范榮昌  
訴訟代理人  蔡岳龍律師
            黃立心律師
            郭桓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於台東縣○○鎮○○段0000○0000地號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經查，原告(於民國78年5月18日設立)在提起本案訴訟時之法定代理人為法人股東即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12月11日所設立，下稱真真堂公司），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料附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22頁可參，真真堂公司並於原告起訴後，於113年3月26日具狀指定代表人丙○○（丙○○為後述系爭土地標購並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原告之董事長，參院卷一第107頁至第109頁，後並任真真堂之董事長，並由真真堂公司擔任原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下簡稱丙○○為原告指定法代）代表原告執行職務及出具委任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部分，有該書狀附本院卷第71頁至第77頁可參，合先敘明。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 款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聲明原係請求被告應將坐落於重劃前台東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該土地再經重劃而分割成同段1310、1320地號土地，面積各為808.08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為1,355.52平方公尺)、173-1地號土地(下稱鄰地， 該土地再經重劃而分割成同段1311、1319地號土地，面積各為370.34平方公尺、318.71平方公尺，合計為689.05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面積合計為2,044.57平方公尺)，均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後於113年4月19日提出書狀變更聲明之請求，表示僅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不再請求鄰地部分，有該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陳報狀附本院卷一第125頁至第128頁。經核，原告上開變更，乃係減縮請求事項，並非訴之變更，揆諸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部分：
  ㈠緣原告公司因於99年2月2日及100年2月24日，有意標購台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汽公司，已於100年7月11日解散)名下所有系爭土地及鄰地，但為日後土地組織重劃會後，辦理重劃表決時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在登記人數上之優勢，除以原告名義參與鄰地之標售外，另借用被告之名義參與系爭土地之公開標售，並於標得後，於100年5月2日借用被告之名義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且由原告保管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再於000年0月間將鄰地所有權應有部分7/8分別移轉登記至原告當時之董事長丙○○之其他兄弟、兄弟配偶及承辦標購、重劃業務之承辦人員甲○○共計7人名下，使每人取得所有權應有有部分1/8，以增加所有權人之登記人數。另就系爭土地之標售金新臺幣（下同）1,618萬元部分，原告即委請甲○○先代墊其中之押標金50萬元，再由原告以訴外人范揚登簽發之支票支付第一期款320萬元，及使用之前以被告名義向上海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商銀）申設帳戶(帳號為000000000000**號，詳細帳號詳卷，下稱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匯款處理標售金尾款1,248萬元付款事宜，而完成系爭土地標售金之支付。原告嗣並將系爭土地委託九宜工程顧問公司辦理重劃業務。是系爭土地取得之資金確由原告支付，標售事宜亦由原告負擔處理，標得系爭土地而登記在被告名下之所有權狀亦由原告保管，且由原告實際使用系爭土地委由他人辦理重劃事務，足認兩造確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始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被告僅為借名登記契約之出名人。
  ㈡詎被告明知其僅為系爭土地之出名登記人，並非真正所有權人，亦明知系爭土地權狀係由原告保管中，並無遺失等情事，卻向台東縣台東地政事務所謊稱土地權狀已遺失而補發新權狀，並據以與其子范書瑋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不法犯意聯絡，而於108年11間20日向台東縣台東地政事務申請就系爭土地為預告登記，並於108年12月25日登記由訴外人范書瑋成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下稱系爭預告登記)，被告則為義務人，預告登記內容為「茲為保全該標的物權利之移轉，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請求權人前不得移轉予他人」(下稱系爭預告登記)，被告上開申請補發土地新權狀部分，並已經原告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出刑事告訴在案。
  ㈢被告上開補發權狀並為預告登記之行為，顯已嚴重妨礙原告使用、收益、處分系爭土地之自由，並動搖兩造就系爭土地借用被告名義登記之原有信任基礎，為此，原告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以本案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終止兩造間之借名登記契約，並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原告。
　㈣並聲明：被告應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部分：
　㈠緣被告所屬之范氏家族企業泛稱「通德貨運公司」，內部習稱「通德」公司，原係由先袓范阿瓠所創立，范阿瓠並生育七子，長子於50年間即已分家不參與家族事業，嗣范阿瓠於54年間死亡，當時六子范高橋、七子范金銅(之後與范吳雙妹結婚)尚未成年，乃推由二子范振湘擔任家族企業當家者，對外代表家族事業及重大事務決策，三房范金墩(配偶為乙○○○，子女為范榮煌、范靜枝與被告，被告之配偶為丁彩勤，生有子女范書瑋及范僑芸、范僑芯)則從事家族企業中關於起重、貨運及進出口貿易業務。四房丙○○(配偶為許富珠，子女為范文德與范琴)原為警察，後回至家族企業協助范振湘擔任管理工作。五房范金清(配偶為范蕭英妹)則負責家族企業中貨運業務及基礎工程營造，更曾至柬埔寨發展事業，是范氏家族企業即由二、三、四、五房為主要經營者，後並於70年間收購經營不良之「皇宮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且將之改名為中壢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壢客運公司），納為家族事業版圖中，故總計范氏家族企業主要是包括原告通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客運公司、通得汽車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通通汽車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及通德大汽車貨櫃運輸股份有限公司等。後因二房范振湘於95年間因腦溢血死亡後，眾人即推舉四房丙○○繼續擔任家族企業之當家者，對外代表家族企業，嗣後二房之後人即退出家族企業之運作，並已分家。
　㈡再前因二房范振湘之提議，家族眾人於數10年前即有將印鑑章交出，由家族企業統一保管之慣行，後並均向上海商銀申設銀行帳戶，且將申設取得之帳戶存摺交由家族企業統一保管，被告本人亦有申設被告上海商銀帳戶，並與印鑑章共同將之交由家族企業保管。是范氏家族企業統一保管家族眾人之印鑑章及銀行存摺，及代理家族眾人處理日常庶務、所得稅之申報及支付工作。
　㈢又被告否認系爭土地係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原告應就該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及兩造係於何時、何地由何人以何方式達成如何之合意部分負舉證之責。系爭土地實係范氏家族三至七房之長輩經討論後，認為三房中，被告對於家族企業貢獻甚鉅，但未獲得對補償報酬，故以家族企業之資金於99年間物色而購入系爭土地，並登記在被告名下以為補貼，原告指定法代丙○○並曾於107年10月17日至被告父母住處，親口表示系爭土地就是要贈與被告所有，並非借名登記，在場之被告姐姐范靜枝對此還因己身未因此分得財產而心生不滿，被告之母親乙○○○並於翌日將此段話語以電話轉述被告，范靜枝則於數日後以電話聯繫被告所經營公司之會計人員曾咏玲抱怨丙○○上開對話，可見原告借名登記之主張顯與事實不符。
　㈣至原告雖稱為取得土地重劃時表決上之優勢，始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然台汽公司在標售土地時，除系爭土地外，尚包括鄰地在內，若原告欲使原告可取得表決上之優勢，自應將登記在被告名下之系爭土地全部或其中部分，再移轉登記予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始為合理，怎會反將已登記在原告名下之鄰地，移轉登記給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僅留對鄰地應有部分1/8之權利，此顯不合理。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參諸兩造上開陳述，可知本案爭點即為：㈠兩造間是否有就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部分，成立借名登記契約？㈡原告之訴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㈠兩造是否有就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部分，成立借名登記契約？
　⒈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是借名人有將該財產所有權移轉予出名人之意思表示，出名人亦有同意該財產所有權移轉於己之意思表示，並依法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手續者，出名人即取得該財產之所有權，僅出名人基於其與借名人間之內部關係（即借名登記契約），對於借名人負契約約定之義務，及於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時，負將借名登記之物返還予借名人之給付義務」、「借名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置於他方名下，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收益、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之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契約之約定，通常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借名人始為真正所有人或權利人」(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108年度台上字第663號裁判意旨參照）。
　⒉又按借名登記契約，須出名者與借名者間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然意思表示是否合致，所探求者為客觀上得認知之意思，法院應綜合締約過程顯現於外之事實，斟酌交易習慣，本於推理之作用，依誠信原則合理認定之（112年度台上字第186號民事判決）。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惟此特別要件之具備，茍能證明間接事實，且該間接事實與要件事實間，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已足推認其因果關係存在者，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要件事實為必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參照）。再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就所抗辯之事實，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如被告就此利己之抗辯事實並無確實證明方法，應為其不利益之裁判（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536號判決參照）。原告既主張系爭土地係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兩造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但未簽立書面等語，惟此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即應就兩造確已達成借名登記契約意思表示合致部分負舉證之責。
　⒊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當事人為民事訴訟上之舉證證明，如已達證據能證明事實存在之可能性大於不存在之可能性之優勢證據程度時，應認其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而他造訴訟當事人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他造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反證之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在借名登記關係爭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契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用收益等已證明之客觀情形推論之。再借名登記之當事人通常約定由借名人執有管理地政事務所發給之不動產所有權狀，使借名之不動產不致遭出名人擅自處分，以保障借名人之自身權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27號、111年度台上字第133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574號判決可資參照）。在借名登記關係爭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契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用收益等已證明之客觀情形推論之，惟此僅係證明方法之一，非謂有該客觀事實存在，即謂當然存有借名登記關係（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參照）。亦即，不動產登記當事人名義之原因原屬多端，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決可參）。是以，原告雖主張兩造無簽立書面借名登記契約，然原告非不得以其他間接證明加以證明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故查：　
　⑴系爭土地及鄰地，原均為台汽公司所有並欲出售，後以被告之名義及1,618萬元標得系爭土地，並於100年5月2日登記在被告名下，另以原告之名義及3,130萬元標得鄰地，並於100年5月2日登記在原告名下，再於100年6月16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原告(當時之董事長為四房丙○○)、訴外人范金墩(三房)、范高橋(六房)、乙○○○(三房配偶)、許富珠(四房配偶)、范蕭英妹(五房配偶)、范吳雙妹(七房配偶)、甲○○（系爭土地標購及重劃事務之承辦人，詳如後述）等8人名下【以上所稱三至七房，係以范阿瓠所生子之次序別代稱之】，每人應有部分比例各為1/8。嗣系爭土地、鄰地及週遭土地經重劃後，系爭土地即分為1310地號、1320地號土地(面積各為808.08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為1,355.52平方公尺)，並於105年3月14日以土地重劃為原因繼續登記在被告名下；至鄰地經重劃後，亦於同日分為1311、1319地號土地(面積各為370.34平方公尺、318.71平方公尺，合計為689.05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合計面積為2,044.57平方公尺)，亦以土地重劃為原因繼續登記在原告、訴外人范金墩、范高橋、乙○○○、許富珠、范蕭英妹、范吳雙妹、甲○○等8人名下等情，有系爭土地及鄰地之登記謄本、異動索引資料、台汽公司開標紀錄等資料，附本院卷一第27頁至第32頁、第95頁至第124頁、第135頁至第151頁、第243頁至第265頁、第315頁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⑵再被告上海商銀帳戶確以被告之名義向上海商銀所申設，申設後迄今，均非由被告保管使用，該帳戶內之存款部分亦非被告所有等，為被告所不爭執，被告於訴外人范琴被訴偽造文書之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114號刑案案件中（范琴於該案中已經判決無罪，現上訴審理中），亦證稱其並不清楚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其只知道有此帳號，關於該帳戶之存摺及印章均在通得公司(依被告於本案答辯狀所述，此乃指范氏家族企業之總稱)，其對該帳戶並沒有實質控制力(參本院卷一第350頁、第351頁、第366頁)，是可認該帳戶雖以被告名義所申請，然其並非該帳戶之實質使用人。而關於系爭土地之標售金，原告主張係先由訴外人甲○○先代墊其中之押標金50萬元，再由原告當時之董事長丙○○以其個人帳戶匯款歸還甲○○。另由原告以訴外人范揚登所簽發票面金額為320萬之支票支付第一期款項，再以被告無實質支配之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匯款支付剩餘尾款1,248萬元，而完成系爭土地標售金之支付，另關於標購系爭土地所支出之印花稅、土地買賣登記規費，及後續系爭土地之地價稅等亦由原告所支出等語，而被告亦自承其確未就系爭土地支付過任何款項，並有原告所提出之匯款申請書、支票、存摺明細、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地政事務所統一收據、地價稅繳款書等資料附本院卷一第35頁至第39頁、第129頁、第333頁至第337頁可參。是以，依上所述，可知被告並未就系土地之標售部分支付過任何標售金或與移轉所有權登記有關之稅費。　
　⑶又被告並不否認在向台汽公司標購系爭土地時，其未曾參與，而參以原告所提出之原證十五關於【台汽公司通知被告召開研商「變更成功都市計劃（第三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六（變更部分機關用地為住宅區、廣場兼停車場用地）」案，自辦市地重劃相關事宜會議紀錄】（參院卷第327頁至第331頁），其上確實記載列席人員「丁○○」部分由丙○○所代理出席等情，而關於丁○○之聯絡人，亦係記載為「甲○○」，被告雖爭執該證物形式上之真正，然被告並未否認甲○○係負責處理關於系爭土地與鄰地標購、重劃事宜之人，而甲○○復已到庭證稱：「系爭土地之前為台汽公司所有，是原告去標售這塊土地，在投標單上載明是由被告投標，我當時有在投標現場，大部分的投標事務是由我來處理，…我當時是跟丙○○一起參與投標」、「丙○○購入系爭土地後，確實有辦自辦市地重劃，我從頭到尾都有處理」、「被告沒有參與系爭土地購入至整合、重劃間之相關過程」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55頁、第457頁)，證人即被告之母乙○○○亦到庭證稱：「我認識甲○○，丙○○說甲○○是在台東管理土地之人，因為土地太遠，他會管理。我去台東簽名時侯，甲○○也有去」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65頁)，故由此足認甲○○確實為負責處理土地標售及重劃事宜之承辦人員。而甲○○復到庭證稱：其確曾看過該原證十五，確係由伊與丙○○去成功鎮公所參加台汽公司主辦之自辦市地重劃會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60頁），是足認原證十五之真正，更可認被告確實未曾參與系爭土地之標購事宜，該標購及後續土地登記、重劃事宜，均由原告當時之董事長即丙○○及其指定之甲○○負責辦理，甲○○於重劃事宜中更擔任被告之聯絡人，原告公司始會將鄰地應有部分所有權1/8登記在甲○○名下，以利其參與重劃會之進行。是若謂被告係經范氏家族長輩同意將系爭土地登記在伊名下以為贈與，被告自應會積極參與土地之標購、登記事宜及後續之重劃事宜，然被告就此等部分卻未有任何參與，顯與一般土地所有權人自行管理、處分所有土地之情形不同。　
　⑷被告雖辯稱如原告一開始即為購入系爭土地及鄰地，則合理之作法，應該是將面積較小且形狀不方正之鄰地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並由原告擔任面積較大且形狀方正之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惟實際上之作法卻為相反；再如為衝高參與重劃會所有權人之人數，亦應該是將已登記在被告名下之系爭土地而非鄰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移至家族其他各房或其配偶名下，以避免稀釋原告對於全部土地之支配權限，足見原告就此部分之說明與事實不符。然證人甲○○就此已證稱「買了系爭土地之後，才知道台汽公司有疏忽，才又去買了鄰地，因為系爭土地不能做為住宅用地，是機關用地，台汽公司說如果將鄰地先捐給政府，系爭土地就可以變更為住宅用地，但台汽公司在這個程序還沒有進行完畢前，就先標售系爭土地，所以原告始以自己名義去標售鄰地，就是要處理未進行完畢的上開流程」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57頁)，由此可證原告一開始之計劃既係以一自然人而非公司之身分參與系爭土地之標購，始會以被告之名義參與投標，並在系爭土地標購款之給付時，不但令甲○○代墊押金，復使用第三人之客票及被告申辦之被告上海商銀帳戶加以付款，並將鄰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7/8分別移轉至各房或其配偶名下及重劃承辦人員甲○○名下，僅保留應有部分1/8，而使原告此一法人角色於外觀上，在該重劃事業中淡出，避免「重劃會遭認由原告公司把持，增加重劃進行之困擾」、「增加持有稅賦之可能」，故此等操作於現今土地交易及重劃開發實務上，並非少見，是被告該部分所辯亦不足採信。至於其他各房或其配偶為何取得鄰地所有權登記部分，究竟是否亦為借名登記，則須視其等內部關係而定，此部分並非本案須審究之重點，故本院就此即不為論斷。再證人甲○○復證稱：「在93年間台汽公司跟內政部有說系爭土地與鄰地要自辦市地重劃，才可以變更系爭土地為住宅用地，丙○○購入系爭土地後，確實有辦自辦市地重劃，我從頭到尾都有參與」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57頁)，再佐以上開說明，可認原告當初確係為開發系爭土地做為住宅用地，始以被告名義購入土地，但因為台汽公司之疏失且承諾當地政府要進行自辦市地重劃及系爭土地之性質，原告才會再以自己之名義購入鄰地，並進行自辦重劃，以此更可認系爭土地純粹是原告公司為進行土地投資始遠赴臺東縣購入，而非為將土地贈與被告始參與標購業務，否則原告自可在被告實質生活區域即桃園市中壢區內購買土地贈與被告即可，何須購入遠在臺東縣之系爭土地。再依上所述，更可認系爭土地後續亦係由原告公司實質管理處分而進行自辦市地重劃事務，被告就此亦未爭執其並未實質使用過系爭土地一情。
　⑸又被告亦不爭執系爭土地經標購並登記在伊名下後，其未曾保管過該土地所有權狀，其並表示將土地所有權狀交予家族公司保管，此為家族公司之通見狀況等語(參本院卷一第422頁)，後又改稱范氏家族企業確實有與一般家族企業常見的不動產權狀保存方式不同的狀況(參本院卷一第424頁)，前後已有矛盾。惟若系爭土地確如被告所述，係經范氏家族長輩贈與而登記在被告名下，即為被告所稱為其個人之私產，既為私產，何以須將權狀交予范氏家族企業保管，如此將導致家族企業之公產及家族中成員個人之私產混淆不清之情形，故被告就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為何非由自己保管，而交予范氏家族企業保管一事，顯未能為合理之說明。況被告明知原告自始即保管系爭土地所有權狀中，如被告確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且已經原告指定法代丙○○至其父母家中承認此事，其亦握有如被證九至十一之證物(詳如後述)，被告自可向原告取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甚至提起民事訴訟訴請原告返還。然被告卻捨此不為，反而逕自向地政事務所謊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已遺失而申請補發後，並據以向地政事務所申請為系爭預告登記，顯欲企圖妨礙原告管理、使用及處分系爭土地，是由此亦可認被告謊稱權狀遺失及辦理預告登記部分，正可顯現其並非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
　⑹綜上所述，可知系爭土地購入之目的，即係原告為以系爭土地為興建住宅之投資，並在不得已情況下併為購入鄰地，且以此系爭土地與鄰地進行所謂「成功都市計劃中自辦市地重劃」，由原告當時董事長丙○○為原告負責處理土地標購事宜，並指派證人甲○○處理各項付款及後續細節，而該標購資金，亦係由原告負責籌措支付，被告並無支付過任何款項，後該土地標購後雖登記在被告名下，但被告未曾取得保管過該土地之所有權狀，系爭土地亦未曾由被告實質使用管理過，均由原告據以進行市地自辦重劃業務中，確已符合一般借名登記契約，當由借名人出資、保管使用權狀及管理、使用之外觀。惟雖有該等外觀，雖不必然可認定「原告即為借名人、被告為出名人」而有借名登記契約之存在。惟兩造並非如夫妻、父母子女般，有著親密之關係，或有同居共財並共同保管財產文件之關係，是若謂兩造未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實難合理解釋何以系爭土地未供被告自己使用及參與土地重劃，而原告出資標購系爭土地與鄰地後，卻僅登記為鄰地所有權人，而將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之原因。而被告復自承丙○○即為范氏家族企業之當家，范氏家族所屬各房人員均自願交付印鑑章、向上海商銀所開設之帳戶，由范氏家負責保管、使用，是應認於此情況下，被告雖登記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其僅范氏家族企業借名登記之出名人，此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應係由被告概括同意由家族企業借用其名義處理不動產投資為之，而非個別就不動產或投資事項逐一確認。再佐以鄰地原係登記在原告名下，可認范氏家族企業就系爭土原及鄰地部分，係統一由歸屬家族企業中之原告公司負責處理，故借名登記之借名人即為原告公司無誤。準此，原告確已針對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且意思表示合致部分加以舉證，而達優勢證明之程度；被告如認系爭土地登記其名下之原因，非因借名登記契約所致，被告就此即應負證明之責。
　⑺是被告雖稱其之所以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係因范氏家族企業三房至七房之長輩感念其對家族企業之貢獻，始以登記其為所有權人之方式，將系爭土地贈與之等語。然被告所稱之范氏企業長輩，係指范阿瓠所生之三子至七子，即其等所稱之三至七房，包括三房范金墩、四房范振修、五房范金清、六房范高橋、七房范金銅。而參以原告公司於99年11月22日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參院卷一第108頁），可知於系爭土地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原告公司當時之董事長即為二房丙○○、董事則為三房范金墩及六房范高橋，監察人則為丙○○之子范文德，是原告公司當時確屬被告所稱之范氏企業之一無誤。而台汽公司在標售系爭土地時，因三房范金墩即為被告之父親，是其應不可能為被告所稱之長輩，否則即有利益廻避之問題，況若確有長輩表示贈與一事，被告應可直接指出是由三至七房中何房之長輩同意將系爭土地贈與伊始登記在伊名下，然被告就此卻僅泛稱范氏家族三房至七房長輩，是該部分是否屬實，已屬可議。再被告既主張范氏家族企業之當家為四房丙○○，即系爭土地標售時之原告董事長，則無論何長輩要求將土地贈與被告，均應得丙○○之同意始可能付諸實行，且至少應為被告及其父母所知悉，惟被告之母乙○○○卻到庭證稱不知悉何位范氏家族長輩有於何時向被告表示系爭土地要給被告之具體經過(參本院卷一第468頁），則是否確有該贈與行為之存在等語，實有可疑；乙○○○就此再稱范氏家族長輩為將土地給被告有書立贈與契約，但都未拿出一情(參本院卷一第468頁），是若乙○○○上開所述為真，則范氏家族長輩未提出書面贈與契約，是否係最後決定不予贈與或為他因，未可得知，但均令人懷疑被告所稱之贈與契約是否確曾存在。再被告復就贈與部分提出下列證明及說明，經查：
　①被告提出其母乙○○○於107年10月18日與伊間之電話錄音內容(參被證九光碟及被證十通話譯文，參院卷第267頁至第269頁)，欲證明丙○○曾於通話前一日至被告父母家中表示系爭土地就是要給被告的，惟該通話內容乃係乙○○○轉述丙○○至其家中所述之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且為丙○○之原意，實不得而知，原告對此亦質疑其證明力；況該通話內容只顯示乙○○○一人之聲音，別無被告之聲音，且乙○○○亦到庭證稱「因為是我打電話給我兒子(指被告)，我兒子不在現場，才沒有他的聲音」(參院卷一第468頁）、「可能是我一個孫女，就是被告的女兒，可能是她錄音（指就通話內容為錄音）的，但我沒有親眼看到」、「就是剛剛那個孫女范僑芸放給我聽的」等語（院卷一第470頁），顯見有刻意為對話並錄音之情形，是該對話內容是否確有對話對象，且通話對象即為被告，及通話時間就是在107年10月18日部分，甚有可疑。再證人乙○○○雖到庭又另證稱：「(系爭土地登記為被告單獨所有)因為丙○○說被告很認真，所以登記給他…」、「被告也沒有保管土地權狀」、「原證十之對話內容是我講的話，是丙○○來我家講的話，我再講給我兒子聽，我是打電話給我兒子，打電話應該是7、8年前的事，丙○○講給我聽後，我就打電話給被告，我不知道我被錄音，但我有聽到有人按下錄音鍵的聲音」等語(節錄，詳參院卷一第467頁），然證人乙○○○為被告之母，且為上開通話內容之當事人，是其就該部分所為之證述容有維護被告之疑；甚者，該通話譯文中是記載「他又說很好的話喔，他說那個甚麼台東的啊，榮昌他是大股，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在上面，我怎麼會不疼他？」、「你聽得懂嗎？說那個台東的，台東那是你的名字」、「他說『那是榮昌的名字，那我暗算那全部要給榮昌啊，他喔還不知我好，我對他這麼好他還不知道啊』」等語（參院卷一第269頁譯文原始對話內容，不加被告另以括號備註部分），是如僅以該對話原始譯文，在無對話者對方之對話情況相對照之情況下，實難分辯證人乙○○○當時究竟在轉述何人之話語何人知曉，而所謂「甚麼台東的啊」是否即指系爭土地亦無法特定。再證人乙○○○所稱丙○○提及『暗算』，於台語中之意思是指「打算」、「準備」、「計畫」之意，是若丙○○確有表示要將系爭土地贈與被告之意，亦非於登記在被告名下時即有此意，於表示之時尚未付諸實現，僅為將來可能有此贈與之計劃而已，是無從以此對話內容即認被告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時，即係基於其所謂家族企業之贈與契約。再者，該對話譯文中之開頭復提到「管他貸款不貸款，反正我們到真的要就要講清楚來啊，他就沒回人，沒答人啊，沒有答人啦！他講講我的話講到這裡他就走了，我不知道啦，剩下的我不知道啦」等語，似乎意指乙○○○所稱之丙○○並不願回應乙○○○某種問題，乙○○○始於對話中表達出很無可奈何的情緒，但證人乙○○○到庭卻稱不瞭解這部分是指何意（參院卷一第468頁)，是縱認該對話內容確為證人乙○○○與被告間之對話，亦難據以認定丙○○有以原告指定代表之身分或以范氏家族企業當家之身分至被告父母家當場承認系爭土地是贈與被告才登記在被告名下一事為真實。
　②被告雖又另提出被證九及被證十一關於被告之姐姐范靜枝與被告所營公司人員曾咏玲間之通話及其譯文(參本院卷一第271頁至273頁），原告對此通話者確為范靜枝與曾咏玲部分不為爭執，然爭執其證明力。而觀以該譯文內容係記載范靜枝提及（四老闆）說「我們兄弟80幾年的感情，你們不認識我，我也認識你，我怎麼可能會獨霸這個東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這就是暫時的」，然後(四老闆)又講「台東買一塊地，不知道買了幾千坪？榮昌所有家族的下一代都沒有，榮昌獨霸了40％，我怎麼怎麼會半點沒有給，我都怎麼會沒沒有半點的給那個第三房」等語，惟此所謂的土地是否即為系爭土地，本院並無法自該對話內容中得知。況依系爭土地與鄰地土地登記謄本，可知關於系爭土地之面積分別為808.08平方公尺、547.44平方公尺，合計共1,355.52平方公尺，而鄰地面積則為370.34平方公尺、318.71平方公尺，合計共689.05平方公尺，系爭土地與鄰地之面積總計為2,044.57平方公尺，是若謂上開對話內容中所稱之40％，是以系爭土地及鄰地為論述標的並加以計算所有權比例，惟系爭土地之面積顯為系爭土地與鄰地土地總面積之66％（1,355.52/2,044.57=0.66，算至小數點後二位)，亦非40％，是實難以推知究竟范靜枝與曾咏玲間對話內容意指為何。故被告欲以此對話內容做為原告指定代表丙○○確實有承認已將系爭土地贈與被告一事，亦無足可採。
　③被告又稱其若非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權人，原告指定法代丙○○為何會交付被證十三至被證十五之資料（參本院卷一第499頁至第519頁)，惟原告否認此等文件為丙○○所交付，被告就何人交付資料部分並無舉證證明之，而被告之母乙○○○已證稱其曾至台東簽名而有參與重劃會議，故被告亦有可能自其母處取得該等資料。況被告亦屬范族家族企業所屬成員之一，縱丙○○將相關資料交付之，亦屬合理，但此等文件究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狀，僅為重劃會之相關資料，故並不能因被告持有該文件，即認系爭土地為被告實質所有之財產。
　④綜合上開所述，可認被告並無法證明系爭土地係經由范氏何位長輩應允贈與，且有經范氏家族企業之當家即原告指定代表丙○○承認係贈與被告始登記在被告名下一情，是被告就系爭土地為何登記在其名下部分，顯難為合理之論述及證明，不足採信。　
　⑻被告又主張范氏三房范金清名下所有不動產之權狀(下稱另案不動產、另案不動產權狀)，亦交由范氏家族企業保管，但遭丙○○之女范琴無權占有並拒絕返還，後即訴請范琴返還，且范琴於訴訟中亦係辯稱該等不動產亦為范氏家族企業借名登記在范金清名下，後該訴訟即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3年3月27日以111年度上字第691號案民事判決范琴應歸還該等不動產權狀予范金清(下稱另案二審訴訟)，本案情形與此訴訟情形相同，亦應認無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存在等語。然查，參以另案二審訴訟判決書(附本院卷一第227頁至第235)，可知該案係認定「丙○○曾出具聲明書，表示代為保管另案不動產權狀正本不慎遺失並致范金清、范蕭英妹收執，後范金清始聲請補發權狀，惟范琴卻就此提出異議，范金清自此始查知另案不動產權狀由范琴占有。且范琴於該案中先表達另案不動產係范家公產，後又改稱為丙○○個人單獨出資購買，實屬丙○○個人私有財產，而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復主張其係受丙○○之授權而保管權狀，但卻無法說明究竟何人始為借名登記契約之借名人，范金清並於該案中主張另案不動產均為其個人以承包工程之獲利所陸續購入」等情，顯與本案被告承認其未就系爭土地為出資，亦未使用過系爭土地，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確係交由范氏家族企業保管等並不相同，是被告主張可以另案訴訟結果推論本案被告並非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之出名人，而係受贈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等，即無足採。被告又稱登記在已退出家族企業之二房與六房名下仍有鄰地所有權登記，亦未經原告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故認系爭不動產雖登記在被告名下，亦無從認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參院卷一第168頁)。然就不動產登記而言，有其各自之內部關係，包括出資、管理使用及權狀之保管，無法一概而論，是關於二房、六房登記為鄰地所有權人之法律關係，與本案系爭土地之實質情形，並無相關，本院不加以論斷，而如本院前述，故被告執以為辯，亦不足採。
　⑼揆諸上開說明，足認原告主張系爭土地是由原告任借名人、被告任出名人，兩造成立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始登記在被告名下一情確實真實。再本院已依上開說明認定系爭借名登記契約確為存在，原告再請求傳訊范琴到庭為證，即無必要，附此敘明。　　　　　
　㈡原告之訴是否有理由？　
　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此為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41條第2項及179條所明定。又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之一方既係借用他方名義辦理不動產之所有權登記，且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之無名契約，自得類推適用委任關係終止、消滅之規定。故借名登記契約成立後，當事人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而於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或消滅後，借名人得請求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之財產(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55號民事判決參照)。次按不動產之借名契約關係經終止者，基於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之返還請求權，自得請求他方移轉不動產所有權登記（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1148號判決意旨參照）。借名登記契約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於借名登記關係終止或消滅後，借名人給付之目的即歸於消滅，出名人仍保有登記財產之所有權登記，自屬不當得利，應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借名人，以返還其無法律上原因所受利益，俾矯正欠缺法律關係之財貨損益變動之狀態（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42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是查，兩造既確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之規定，隨時終止該契約。而原告復於112年12月1日具狀提起本件訴訟，表示要以起訴狀終止兩造間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而該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5月2日當庭送達被告，被告復於113年4月19日委任訴訟代理人前來閱卷，原告並於113年4月19日提出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陳報二狀，已重申要終止借名登記法律關係之意，被告更於113年4月25日提出答辯狀否認原告起訴狀所認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存在，並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且於113年5月2日當庭確認有收受上開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陳報二狀，是可認原告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已到達被告，兩造就系爭土地所成立之借名登記契約即經合法終止在案。
　⒊原告既已合法終止兩造就系爭土地所成立之借名登記契約，則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移轉所有權登記予被告，自屬有據。
　⒋末按土地法第79條之1規定：「聲請保全左列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一、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二、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變更之請求權。三、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前項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又土地法第78條第8款所稱限制登記，謂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權利所為之登記。前項限制登記，包括預告登記、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及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136條定有明文。而土地法第79條之1預告登記，係為保全權利之得喪變更請求權之暫時登記，預告登記屬於限制登記之一種，其目的在於限制土地權利人為全部或一部處分其土地權利，於預告登記未塗銷前，保持原有狀態，以避免土地權利關係人遭受不測之損害。故預告登記性質上僅為保全物權變動之過渡登記，縱已辦妥預告登記，既未取得物權，不生物權變動之效力，依物權法定主義，預告登記之內容應不具有物權效力。依土地法第79條之1第2項規定，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則預告登記只為公示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與登記名義人間債之關係，其拘束效力，不及於繼受取得其物之人甚明。預告登記所保全之請求權，其性質為債權，並非物權。是查，系爭土地雖經被告與其子范書瑋申請為預告登記，然此僅為被告父子間之債之關係，並非法定之物權，亦無法排除法院判決之效力。是在該預告登記仍存在之情況下，原告仍得訴請被告移轉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登記，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在合法終止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法律關係後，依民法第541條第2項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林靜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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